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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是香港中樂的旗艦，是特區政府廣大資助的主要藝術團體之一，

我很高興看見中樂團除了為香港市民提供很多很精彩的節目之外，還培育了

很多人才。在香港社區和國際上的交流，付出了很大的貢獻，常常代表香港

出國演出，為香港擦亮招牌。今年樂團亦去了很多地方表演，配合特區政府

成立 20週年，亦一致大獲好評。我在這裡表示對香港中樂團 40週年的一個

祝賀，希望香港中樂團在未來可以再攀高峰。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李基舜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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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 1 7 年）是香港中樂團成立 40周年，為慶祝這別具意義的日子，中樂

團除在剛過去的樂季舉行橫跨一整年的慶祝活動，以及剛結束的樂季揭幕音

樂會外，還特別安排「初見—香港中樂團 40週年音樂會」及在音樂會前夕舉

行學術座談會「情繫香港 40年—人才培訓、社區服務、樂器改革、委約創作

及國際拓展縱橫談」，就樂團在上述各方面的工作進行研討交流。感謝來自

各地的學者和嘉賓為中樂團的未來發展提供真知卓見！

40 年來，香港中樂團不忘初衷，以「奉獻卓越的中樂藝術」為首要使命。衷

心感謝歷任音樂總監吳大江先生、關廼忠先生、石信之先生和現任藝術總監

兼終身指揮閻惠昌先生帶領樂團在藝術領域上的發展，同時也感謝一路上陪

伴樂團成長的藝術家、藝術行政人員、合作夥伴、音樂會座上客，或是任何

曾經參與其中的一分子，讓我們有源源不絕的動力，在樂團發展的路上勇往

直前。期盼樂團在你們的支持下永續發展，迎接下一個黃金年代！

香港中樂團理事會主席

李偉強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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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長年以卓越的專業素養、極具前瞻性的藝術追求，為嶺南地域締

造了極其厚重的聲音景觀，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與創新上，不斷

為樂壇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此外，作為職業的表演團體，香港中樂團除

致力於籌措多元的中樂音樂會及相關活動外，為開發大型民族管弦樂這年輕

樂種所蘊藏的音聲魅力，經歷排位調整、樂器研製、樂團編制變更等的不斷

試行，才達至今天獨具辨識度的音聲及恢宏的勢態，其多年的堅持與不懈

努力，無疑是港人引以為傲的「無形」文化瑰寶。

在眾多的民族器樂傳播舉措中，靜態傳承的文字紀錄可說是香港中樂團另一

「有 形」的 寶 庫；樂 團 先 後 出 版 的《中 國 民 族 管 弦 樂 發 展 的 方 向 與 展 望》、

《大型中樂作品創作研討會》、《探討中國音樂在現代的生存環境及其發展》、

《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傳承與流變》等書刊，現已成為研究大型民族管

弦樂發展的重要參考。

是次節錄了一直關注香港中樂團發展的樂壇前輩們的肺腑良言、歷任及現任

團員的箇中感悟、以至部分從「局外人」角度看樂團的點滴情懷，各方言及的

細語關懷滙聚成樂團 40年來為香港音樂文化所種下的纍纍碩果，甚具回味與

閱讀價值。

在此書刊付梓之際，祝願香港中樂團樂務蒸蒸日上、續為香港樂壇向世界發

放光芒！

陳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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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為大家介紹香港中樂團多年來團員年齡結構的情況：1 9 9 7 年，即我履任

香港中樂團時，團員平均年齡是 46歲。到 20 0 7 年樂團 30週年時，平均年齡

為 44歲，而 20 1 7 年 9 月時，樂團團員的平均年齡已降至 40歲，年青的成員

可說是佔了很大的比例。

樂團除人才培養外，近 20年在表演藝術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嘗試，如我們曾與

舞蹈、話劇、戲曲、詩畫、朗誦、書法、太極、插畫等做跨界合作，近期我

們就與香港的無伴奏合唱團體「一舖清唱」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普及中樂節目，

甚受觀眾歡迎。去年始，我們又與香港賽馬會合作，通過到不同的社區和學

校演出來介紹中樂。

在文化傳承、人才培育、演奏、作曲、指揮、以至舞台技術和藝術行政方

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我們在香港演藝學院進行了一個「專業樂團

實習計劃」，每年由香港中樂團與演藝學院以模擬考試的方式共同選出學生

來樂團實習，並參加二至三套大型音樂會。這計劃我們已舉辦了很多年，令

我們倍感高興的是近年本港的畢業生考進香港中樂團的比例大幅度提升。此

外，香港中樂團從 20 0 9 年開始，與香港演藝學院合辦了「國際中樂指揮大師

班」，並與香港演藝學院的學生共組樂團，參與國際青年指揮的培訓。到明

年（20 1 8 年），「指 揮 大 師 班」便 踏 入 第 十 屆。20 0 9 年 有 7 位 正 式 的 學 員，

20 1 0年是 1 0位；到20 1 2年，台灣國樂團將「指揮大師班」的形式引介到台灣，

至今已辦了五屆。每一屆大家都招收約 1 0 到 1 2 位正式學員，旁聽生則不限。

閻
惠
昌
︵
香
港
中
樂
團
藝
術
總
監
兼
終
身
指
揮
︶

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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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舉辦了九屆「國際中樂指揮大師班」，正式的學員有近百位，其中

香港的參加者大概佔 43%，而台灣國樂團則辦了五屆，正式學員也差不多接

近 60位。還需一提的是，經過幾年的培訓後，我們發現不少專業中樂團的指

揮都是從演奏轉業而來，所以很多有訓練經驗的中青年指揮家，主要是缺乏

讓專業樂團或社會去認識他們的平台，而我們「指揮大師班」正正是開拓一個

給我們未來指揮家的大好平台。20 1 1 年，我們舉辦了全球首個中樂指揮大

賽，目前已辦了三屆，首屆是我們自己獨力舉辦，第二屆是與西安音樂學院

合辦，第三屆則和台灣國樂團合辦，各國參賽者的比例還是較令人滿意。

此 外，香 港 中 樂 團 還 參 加 了 政 府 的「具 競 逐 元 素 資 助 試 驗 計 劃」，我 們 的

「躍動的音符」計劃就是培養香港本地專業人才。青年演奏家從演藝學院畢業

後可到香港中樂團實習，在穩定的薪水支持下，參加樂團的音樂會；另外還

有兩名指揮專業的同學來協助樂團音樂會的演出，一名行政人員來樂團學習

藝術行政工作，及後協助了六個中小型樂團舉辦音樂會等。我們並與周凡夫

先生創辦的藝評人協會合作，培育民族管弦音樂方面的評論人才。至於在作

曲家的培育方面：1999年，我們特別為本地的作曲家開辦了一個名為「心樂集」

的計劃，為年輕的作曲家提供發表作品的平台；當時還和陳明志博士一起策

劃了每年度舉行的專題推廣活動等。

這些年來，我們更換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如與專業院校舉辦合作音樂會，如

上半場上海音樂學院專場，下半場則為香港專場等，及後更促成了大型的

「2 1 世紀的國際作曲大賽」等活動。除國際作曲比賽外，我們在 20 1 6 年 2 月

2 8 日到 3月 1 日，舉行了「中樂無疆界——作曲家高峰會」。現場我們以 80人

的樂團為大家作示範演奏，然後專家一起來討論，其中包括由我們團員提出

的「十個不要」環節，深受業界歡迎。有關研討會的論文集均已出版，大家可

參閱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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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演藝學院負責音樂學院的課程設計，就過去幾年，演藝學院中樂系

與香港中樂團在人才培訓方面的合作，可說是能夠大大的達到教學目的，如

「指揮大師班」，不僅是培訓指揮人才，對演奏專業的學生也是獲益甚多。現

在專業音樂教育的發展方向特別強調的是：學院裡的訓練一定要跟表演藝術

行業有一些互動和合作。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在學期間熟習專業樂團的組織

結構、辦事方式，以及對評核演奏家的流程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和認識，好

讓學生日後發展自己的演奏事業時，有更好的準備。在香港的大學本科課程

裡，如說到要加強學生對相關行業的認識與實踐，以往較集中在醫學、工

程、教育、法律等較注重專業技能的學科；但近幾年已擴展到幾乎涉及所有

的專業。主因是社會對大學的教育期望有所改變，希望學生在校時已對相關

業界的發展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如我們說的這是大學教育的其中一個部

分，這幾年演藝學院與香港中樂團的合作便是最佳的例證。

在香港九個大型職業藝團裡，香港中樂團與香港演藝學院在學生培訓方面的

合作最多。香港演藝學院現採用的教學模式與世界上大部分音樂學院的一

樣，非常強調教學實踐，所以要求老師需有豐富的演出經驗。事實上，現除

幾個胡琴老師外，差不多所有擔任專業科的老師都有非常豐富的樂團表演經

驗。因香港中樂團是香港唯一的職業中樂團，所以我們中樂系的老師主要是

來自香港中樂團。中樂系現有兩位專業教授，分別是余其偉老師與許菱子老

師，另有 33 位主修科和合奏科老師，他們當中有超過一半，約 1 7 位是現時

香港中樂團的團員，包括閻惠昌老師。另外 7位曾是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家，

我們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師曾經或現在是香港中樂團的團員，且大部分是香

港中樂團的首席級，經驗比較豐富。不僅如此，老師除在音樂藝術、技巧方

面指導學生外，還能把他們在樂團裡的經驗教給學生，這是與一些地方的音

樂學院最為不同之處。如學生提出要找一位本來不在我們名單上，但在香港

中樂團裡的老師，我們也會考慮，我們對所有來自香港中樂團的老師都非常

尊敬。

閻老師提到「專業樂團實習計劃」，就是我們從 20 0 5 年開始，每年選拔二至

三位學生參與這個計劃，讓他們有機會到樂團跟老師一起演奏。考核內容基

本上與中樂團考全職演奏家一樣，所以如果學生就算考不上，也是一種非常

重要的學習經驗，因為你可以知道專業樂團的實際要求。這也是我們課程的

一部分，只是學生沒有工資但可取得學分。此外，香港中樂團還有一個特約

樂師計劃，還是有工資的特約樂師崗位，我們也會鼓勵學生去嘗試，當然，

這個特約樂師也需通過另一個樂師考試。若參與了香港中樂團特約樂師演出

時與學校教學時間有衝突，我們都會儘量安排，讓學生能到樂團實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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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年 ， 我 們 的 研 究 生 課 程 新 增 了 一 個 中 樂 指 揮 的 專 業 培 訓 ， 並 由 閻 老 師

親 自 教 授 ， 且 所 有 學 習 指 揮 的 學 生 均 有 機 會 在 中 樂 團 排 練 時 觀 摩 及 學 習 。 在

中 樂 團 舉 辦 的 三 屆「 國 際 中 樂 指 揮 大 賽 」中 ， 我 們 每 一 屆 都 有 學 生 能 拿 到 第 二

名 或 是 第 三 名 。 至 於 指 揮 大 師 班 ， 我 們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大 師 班 不 同 的 是 ， 練 習

時 以 聯 合 樂 隊 的 形 式 進 行 ， 即 香 港 中 樂 團 的 演 奏 家 及 我 們 的 學 生 組 成 樂 隊 ，

所 以 演 奏 專 業 的 學 生 既 可 學 習 經 典 的 曲 目 ， 亦 可 認 識 不 同 風 格 的 指 揮 家 ， 並

從 中 得 到 學 習 。 如 2 0 1 0 年 就 有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的 老 師 來 我 們 大 師 班 ， 也 有 台

北 的 年 輕 指 揮 。 大 家 能 從 當 時 拍 的 相 片 中 看 到 現 為 中 樂 團 笙 演 奏 家 胡 晉 僖 跟

夏 博 研 老 師 坐 在 一 起 演 奏 ， 胡 晉 僖 那 時 還 是 我 們 的 學 生 ， 但 卻 可 藉 與 中 樂 團

的 老 師 演 奏 來 鍛 鍊 自 身 的 能 力 ， 可 說 是 一 個 非 常 好 的 機 會 。

現 在 中 樂 團 裡 有 2 2 位 演 奏 家 曾 經 在 演 藝 學 院 中 學 習 ， 其 中 1 8 位 是 正 式 的 研

究 生 、 學 生 、 高 等 文 憑 的 畢 業 生 。 另 外 有 4 位 原 本 是 國 內 的 音 樂 學 院 畢 業 生 ，

但 他 們 進 香 港 中 樂 團 前 ， 曾 在 演 藝 學 院 唸 特 別 生 集 中 課 程 ； 另 有 4 位 現 已 離

開 中 樂 團 的 演 奏 家 也 是 中 樂 系 的 畢 業 生 。

簡 單 總 結 ， 合 作 方 面 我 們 主 要 面 對 三 個 挑 戰 ， 第 一 是 學 校 以 教 育 為 主 ， 樂 團

也 要 面 向 社 會 的 觀 眾 ， 所 以 剛 才 說 的 很 多 計 劃 ，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下 ， 我 們 不 能

夠 無 限 的 擴 大 ， 一 個 是 演 奏 團 體 ， 一 個 是 學 校 ， 我 們 各 自 有 不 同 的 工 作 ， 所

以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 另 一 方 面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是 由 政 府 資 助 的 學 校 ， 我 們 要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課 程 設 計 ， 涵 蓋 研 究 生 、 本 科 以 至 文 憑 的 課 程 ， 雖 然 有 些 是 對 人

才 培 訓 非 常 重 要 ， 如 特 別 生 課 程 ， 基 本 上 是 專 業 音 樂 學 院 畢 業 學 生 到 專 業 樂

團 中 間 的 一 個 過 渡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訓 練 階 段 ， 但 在 學 校 必 須 提 供 較 完 整 課 程

的 前 提 下 ， 不 少 安 排 均 會 變 得 較 為 被 動 。

此 外 ， 我 們 可 發 展 的 是 樂 團 ， 但 西 方 管 弦 樂 團 的 訓 練 已 經 非 常 完 整 ， 所 有 西

方 管 弦 樂 的 學 生 都 知 道 主 要 的 演 奏 片 段 是 甚 麼 ， 要 怎 樣 練 ， 以 及 考 試 要 考 甚

麼 。 反 之 ， 在 中 樂 裡 ， 還 是 欠 缺 規 範 及 系 統 性 的 學 習 ， 所 以 如 演 藝 學 院 與 中

樂 團 在 這 方 面 合 作 ， 對 提 高 中 樂 演 奏 水 平 和 發 展 非 常 重 要 。

最 後 ， 在 演 藝 學 院 課 程 檢 討 裡 ， 我 覺 得 有 幾 項 對 2 1 世 紀 的 表 演 藝 術 發 展 會 帶

來 重 要 的 影 響 ， 就 如 我 們 所 倡 導 的「 Practice as Research」，「 Creative under 

Pleasure」，「 Community Art」等 ， 這 些 我 們 往 後 可 繼 續 深 化 下 去 ， 並 與 中 樂 團

開 展 不 同 的 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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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代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大家分享，首先我想代表賽馬會恭賀

香港中樂團 40週年，他們為香港帶來許多高水平的表演。馬會一向非常積極

支持人才培訓及藝術發展，除基礎建設外，還支持了很多藝術活動，香港中

樂團就是其中一個我們重要的合作夥伴。我記得在20 1 5年，當時錢敏華總監

和團隊跟我分享時就談到如何將中樂更加普及化，以帶動更多的受眾。

我們在藝術培訓或專業方面雖不及行內的專家，但馬會可做更多的藝術推廣，

及將不同的專案作為種子計劃，帶給我們年輕的一代。20 1 5 年，我們參考了

許多不同的資料，知悉在 20 0 9 年，浸會大學曾做過一項有關香港學生在校

內外所參與的音樂活動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都是西樂。可能跟我們的教育

制度和背景都是以西樂為教育中心有關，導至參與中樂活動的少於 7%，所

以我們覺得應為中樂多做一些普及活動。

老師的培訓方面也面對同樣的困境。不少老師也曾表達很想教中樂，但他們

沒有資源，他們自己不懂也沒有學過，亦沒有一些適當的教材。加上社會的

氛圍，無論傳媒或文化活動均以西樂為主，所以造成中樂的普及化較難有成效。

在那次與中樂團分享後，我們就批核了大約 46 0 萬的款項，用作中樂的推廣

及教育。首推的是中樂合奏進校園的活動，在進入學校前，選出一些具規模

及代表性的經典中樂合奏作品，然後將樂譜簡化，以便學生和老師使用。

此外，我們亦開發了一些如 DVD、視頻錄像等多媒體教材，教授如何學習不

同的中國樂器，內容廣泛，其中更包括一些較少人學習但在中樂合奏中不可

或缺的樂器，如嗩吶、敲擊、笙等，令學生和老師們受用不少。

在師資培訓方面，因中樂團有很多大師級的演奏家，指揮帶領他們到學校與

師生分享中樂，部分團員亦會組織樂團與學校作交流示範、介紹樂器，加深

學生對中樂的認知。此外，我們每年亦會資助樂團到五間種子學校，作更加

深入的指導，以提升校內中樂團的水平。通過樂團到校分享，學生有機會欣

賞到高水平的表演，而樂團亦可藉以拓展不同的觀眾群，可謂各得其所。

我們希望透過三年的先導計劃，讓更多的學校、學生，尤其年輕一代，能接

觸多些中樂及其豐富的內涵，以豐潤我們的生活素質，還有就是提供一些機

會讓他們能參與樂團的演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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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香港中樂團與演藝學院的各類合作，包括指揮、音樂學習班、指揮大師

班，還有由香港中樂團創辦的「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從中我學到很多，後把

學到的知識帶回了我的工作單位—音樂事務處，並藉此優化及提升我們對香

港青少年和兒童樂團的服務，可說是收穫甚豐。

在 20 1 6 到 2 0 1 8 年間，香港賽馬會與香港中樂團有一個名為「賽馬會中國音

樂教育推廣計劃」，我也參與其中，陳淑慧女士提到的「樂譜簡化」就是其中

主要的工作。如經典的幻想曲《秦 ·兵馬俑》經簡化後，免費提供給香港人、

全華人以至全世界，只要有中樂團，你就能上網把總譜及分譜下載，然後進

行訓練及演奏。還有到種子學校進行中樂團的輔導，通過這計劃，我們給學

校樂團提供資源及服務，讓他們的合奏水準得以提升，同時也令香港有更多

的青少年能更深入認識中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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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香港中樂團的淵源甚深，我從小學樂器到我在演藝學院學專業嗩吶演

奏，再到我進入職業的生涯，這三個階段都與中樂團密不可分。

我是香港中樂團創辦的第一屆香港兒童中樂團學員，當時擔任排練指導的是

周熙杰導師，分部排練則是孫永志導師，也許他們沒有印像，因我當時只是

五、六年級，個子小，跟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同。香港中樂團對兒童中樂的教

育十分認真，除周熙杰擔任樂團指揮，孫永志擔任聲部導師外，還有郭雅志

擔任我們的主修老師，從中可看出樂團對兒童及青少年音樂培訓的重視。

到我在演藝學院供讀文憑課程及本科課程時，已是 20 1 0 年的事了，當時就

參加了白得雲老師提到的「專業樂團培訓實習計劃」，並第一次接觸專業考

試：包括自選曲、指定曲、試奏，最後還要面試。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寶

貴的經驗，因為第一次接觸那麼專業的考試，然後知道了樂團是需要怎樣的

人才和才能。經歷了三次考試後，到2016年我才正式考進了樂團的嗩吶聲部。

從 20 1 0 到 2 0 1 7 年，雖然我年紀較輕，但這過程也歷經差不多七、八年的時

間。其實我在演藝學院學嗩吶期間，教過我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從香港中樂團

來擔任演藝學院的尖子導師，其中就有羅行良老師、劉海老師、夏博研老師

與盧偉良老師，當然還有郭雅志老師；由此可見中樂團招集了來自不同地方

的人才，且每人的專業都非常厲害，我能在香港學習眾人所長，的確是非常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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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在 2 0 0 9 年 參 加 了 由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撥 款 的「 人 才 培 訓 計 劃 」， 那 時 也 是

經 過 了 考 試 、 評 核 ， 考 到 了 一 年 全 資 的 樂 師 ， 然 後 在 樂 團 工 作 。 在 這 之 前 ，

我 已 經 有 在 樂 團 裡 擔 任 特 約 樂 師 的 經 驗 ， 但 特 約 樂 師 通 常 是 參 加 一 些 大 組 的

排 練 ， 有 些 如 過 譜（ 視 奏 ）或 分 聲 部 排 練 都 沒 有 參 加 ， 感 覺 就 好 像 大 家 練 好

後 ， 我 跟 著 便 可 。 但 參 加 了 培 訓 計 劃 後 ， 就 跟 大 家 從 拿 到 譜 的 第 一 天 開 始 一

起 排 練 ， 我 覺 得 對 音 樂 的 感 受 深 刻 了 不 少 。 還 有 一 些 很 寶 貴 的 經 驗 就 是 參 加

一 些 小 組 和 重 奏 的 排 練 ， 因 這 些 演 出 其 實 對 個 人 技 術 的 要 求 較 為 嚴 謹 ， 那 時

有 很 多 老 師 給 我 很 多 寶 貴 意 見 ， 實 在 令 我 一 生 受 用 。

這 除 對 我 個 人 的 音 樂 素 養 有 所 幫 助 外 ， 對 我 的 合 奏 技 巧 ， 以 至 對 音 樂 事 業 的

投 入 感 都 得 到 很 大 的 提 昇 。 我 覺 得 這 個 計 劃 不 僅 令 參 與 的 成 員 得 益 ， 我 們 從

香 港 中 樂 團 培 訓 出 來 的 一 些 經 驗 和 態 度 ， 也 是 十 分 有 意 義 和 價 值 。 大 家 知 道

香 港 中 樂 團 是 一 個 非 常 有 紀 律 的 團 隊 ， 排 練 時 你 不 會 看 到 有 人 在 走 來 走 去 ，

也 不 會 有 人 玩 手 機 ， 也 不 會 有 人 在 跟 旁 邊 的 人 聊 天 ； 自 然 也 不 會 遲 到 ， 對 樂

譜 的 紀 錄 也 是 特 別 的 完 整 ， 所 以 當 我 們 在 這 裡 工 作 後 ， 再 到 其 他 地 方 排 練 時

自 然 也 會 用 同 樣 的 要 求 對 待 自 己 ， 旁 邊 的 人 看 到 就 會 感 覺 到「 啊 ！ 原 來 他 們

在 職 業 的 樂 團 是 用 這 個 認 真 的 態 度 ! 」並 很 容 易 就 會 被 我 們 感 染 。 就 我 個 人 的

觀 察 ， 這 幾 年 在 外 的 一 些 樂 團 ， 無 論 是 演 藝 學 院 或 是 一 些 業 餘 的 樂 團 ， 他 們

排 練 的 風 氣 都 有 很 大 的 改 善 ， 我 覺 得 可 能 就 是 透 過 我 們 這 些 參 加 了 這 個 培 訓

計 劃 的 人 ， 把 我 們 學 到 的 傳 播 開 去 的 成 果 。 

其 實 我 很 想 藉 這 機 會 感 謝 香 港 政 府 對 我 們 這 些 本 土 學 生 提 供 了 那 麼 多 的 資

源 ， 讓 我 們 有 機 會 能 夠 到 樂 團 跟 那 麼 優 秀 的 團 隊 合 作 和 學 習 ； 我 更 要 謝 謝 香

港 中 樂 團 ， 他 們 對 這 些 計 劃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積 極 配 合 ， 不 然 我 也 沒 有 機 會 在 這

裡 跟 大 家 分 享 ， 我 希 望 在 將 來 有 更 多 同 樣 類 型 的 計 劃 能 讓 更 多 香 港 的 學 子 可

在 這 裡 學 習 與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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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40年，努力傳承中國民間音樂，創編拓展現代中國音樂，成績驕人；

貴團從委約創作、人才培訓、國際拓展、樂器改革和服務社群等項，全方位

之建設，使之成為一流水準的樂團，享譽世界。這是行內行外普遍認可的事實。

從 1 9 9 1 年 至 今，本 人 有 幸 與 貴 樂 團 合 作 演 出 超 過 1 0 次，更 於 2 0 1 4 年 至

2 0 1 6 年，連續三次獲邀擔任貴團「廣東音樂專場」音樂會之藝術指導，與

貴團交流、排演廣東音樂，深切感受貴團在傳承廣東音樂經典、創編拓展

廣東音樂及致力實踐廣東音樂交響性等方面，功不可沒。近鄰之廣州業界，

對於貴團在廣東音樂方面的舉措，評價優良。祈在此課題上省港將有更積極

的互動。

近十幾年來，貴團與香港演藝學院及其屬下中樂系的協作越趨密切。其中之

兩項協作意義尤其重大：其一是已實施了超過 1 0 年的「樂團實習計劃」，其二

是連續合辦了九屆「國際中樂指揮大師班」。兩項協作，使中樂團的學生能有

機會積極參與排練實踐，在貴團及客席音樂家的引領、啓發下，使學生對樂

曲認識、合作能力、演奏技巧等諸種，收益良多。據不完全統計，現時在貴團

任全職或兼職之演藝學院畢業生和在讀生，已由早年的約 1 0 人增至現在約

30人。

在閻惠昌老師的倡議、協助下，中樂系於 1 0 年前開設了碩士指揮課程。此課

程因應了當代民族樂團的發展、極需指揮人才之趨勢而設，意義重大。中樂

系不甘落後，在近年貴團主辦的一連三屆的「國際中樂指揮大賽」中，均有中

樂系碩士指揮生入選前三名，成績不俗。

本人有幸於 20 1 5 年首演貴團推出之環保胡琴。環保胡琴經阮仕春先生十多

年的研發、改進，其上、中、下把位之音色與音量平衡統一，不受氣候變化

的干擾；聲部群感共鳴效果比較理想。環保胡琴在大型樂隊編制中會有很好

的發展前景。

衷心祝願，貴團一如既往，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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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容我先為我們學校音樂老師轉達一下他們的感言：學校平時是很難請到經

驗豐富的指揮和專業演奏家到學校來教授學生。所以每次香港中樂團派指揮

或演奏家來校指導排練時，學生們都非常投入，學習氣氛極佳，師生們都非

常珍惜這種難能可貴的體驗，真是謝謝您們。

由於我們的學校位於新界，小朋友們鮮有機會去九龍或香港，更遑論去文化

中心或大會堂聽一場音樂會，所以當樂團為這些小朋友們製造了這樣的一個

觀賞音樂會的機會，且能親眼看到過往只能在 YouTube等媒體上見到的偶像們

在台上演奏，可想像他們是何等的感動。

通過樂團的種子計劃，指揮和樂團的老師來到學校，直接參與我們樂團的排

練，對學生的幫助極大。小朋友們能見到樂團老師都非常雀躍，為了那次的

排練，小朋友就從被動變成主動練習，不用我們迫著，甚至拿樂譜回家練。

排練後樂團老師亦會就我們樂團的情況提出非常實際的建議，如樂器配置、

人員分配，以至選曲等，均是非常有指導性和針對性的，令我們非常受用。

必須一提的，老師到我們樂團那天的氣溫高達 37、3 8 度，全身都被汗水濕

透了，但絲毫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熱情，在課堂上老師和小朋友們打成一片，

小 朋 友 們 從 緊 張 到 放 鬆，然 後 到 投 入 課 堂，這 種 互 動 式 的 學 習 實 在 非 常

可貴。從那次後，我發現小朋友們都變得更加主動投入，樂團的整體水平也

提升了很多，讓我非常感動。

再者，經中樂團的細意安排，讓我們學校的小朋友們能走出新界，到文化中心、

大會堂去觀賞音樂會；這對於我們來說，看似平常，但對這些小朋友來說，

卻非易事。現有機會讓他們去開眼界，然後具體到指揮、老師到學校進行臨

場教學，繼而看到學生們的改變，我由衷的表示感謝，並藉這機會代表小朋

友及老師們再次感謝香港中樂團，讓我們學校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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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樂團讓我與大家分享有關香港鼓樂節的源由。事實上，樂團除鼓樂
節外，還先後辦過胡琴節、笛簫節、古箏節、揚琴節等大型活動，但鼓樂節
卻已連續辦了 1 5 年，今年第 1 5 屆是在五天前剛結束，可說是樂團的長青節
目。有關鼓樂的活動和比賽，雖在全國各地，以至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
亞及東南亞華人地區都有類似的活動，但只有我們是做了 1 5 年，上海舉辦了
1 2 屆的打擊樂比賽，已是國內最具歷史，但我們辦了 1 5 屆，比他們還長。

「香港鼓樂節」從何而來？ 20 0 2 年，上海陸家嘴新蓋了一個大型的商場——
正大廣場，開幕時請了全國各地的打擊樂團去表演，統稱「中華鼓宴」。我們
的閻總監在那裡得到靈感，於是翌年（20 0 3 年）我們便舉辦了首屆鼓樂節。

也許一些新來的團員不知悉 20 0 3 年香港的社會情況，當時世界各地先後爆
發了「非典肺炎」傳染病，香港正是重災區，每天都有人死亡，前前後後香港
這彈丸之地就因非典肺炎超過 30 0 人逝世，是全世界各地受傳染的地區死亡
人數最多的地方。那時香港市面一片蕭條，股票、樓市下跌，走在路上的、
坐在車內的人全都戴著口罩。很多公司、機構，甚至很多學校都停課停工，
這情況一直維持了幾個月。情況非常緊急，於是政府作出呼籲，鼓勵市民與
疾病鬥爭。

於是我們的閻總監、錢總監，以至整個行政部門便同心協力促成了鼓樂節及
相關的活動。所以香港鼓樂節的起源是，怎麼能夠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給市
民打氣，令大家對生活恢復信心，並不是我們要把鼓樂藝術發展到甚麼地
步，既是如此，香港鼓樂節的重點就是與民同樂，這與國內的打擊樂比賽不
一樣，主要是我們的重點並不在怎麼能夠把鼓技打得更好，而是發揚擊鼓本
身的文化內涵。

第一屆鼓樂節的參加人數就有 3 1 4 0 人，當時參加的隊伍有 88隊，全是本地
的組合。為能讓參加者在開幕式共同擊鼓，我們造了 1 8 0 公分、1 3 0 公分、
1 0 0 公 分，90 公 分、80 公 分、70 公 分，大大小小共計 20 0 0 多 個鼓。其中
最大的鼓直徑達 3 . 4 7 米，可說是世界上最大，但文化中心及音樂廳也進不了
那麽大的鼓，只能在廣場上用。鼓的問題解決後，得找人來打，於是我們把
市民都約到中樂團的總部來，在可容納 20 0 0 - 3 0 0 0 人的中樂團的排練廳，
旁邊可坐 1 0 0 多 人的大排練室，以及大概可坐 40 0 - 5 0 0 人 的小排練室內，
由我們幾位打擊樂的同事負責教導他們擊鼓的基本練習。

這樣我們在週六、日每天辦三場，然後在可容納 1 0 0 0 人 的香港大會堂裡，
以一雙筷子代替鼓錘，敲打座位前面的椅背進行合奏訓練；為此，我們特別
請錢國偉先生編寫了鼓令「二十四式」，亦即 24 條練習曲，讓廣大市民，能
在鼓樂節開幕時一同表演。這些市民加上我們樂團共 89位團員，每天早晨上
班時由閻總監帶領在不同的房間裡練習擊鼓，以便大家在開幕式時，一同上
台給觀眾表演。整個活動辦得非常細緻及有條不紊。開幕式非常成功，並打
破了同時最多人打鼓（3 1 4 0 人）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一個活動的成功與否，主要是看能否有延續發展的空間，回首我們在 20 0 3
年 7 月 1 3 日辦了第一屆鼓樂節，當日在維多利亞公園開幕式參與打鼓的小朋
友，如是 7歲上一年級的話，到我們剛剛結束 1 5 屆的鼓樂節比賽來計，這小
朋友已經大學畢業了。1 5 年的堅持可說極不容易，這正是我們香港中樂團全
體成員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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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中樂團服務經已 1 5 年了，多年來見證了樂團的所有活動。除音樂演

出外，尤其重要的部分就是人才培訓及社區服務。閻老師說的鼓樂節是我們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節目，從 20 0 3 年至今每年還在舉辦，亦是歷史最長的一

個節目。

閻老師說鼓樂節的主要目的是與民同樂，就是與大家一起分享不同的中國音

樂，以及一些與音樂文化相關的活動。鼓樂節的影響力還是挺大的，我們第

一屆就打破了同時最多人打鼓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也開始了比賽項目，參加

的團隊很多，至今已做了 1 5 屆的比賽，從第一年開始時只有幾隊參加到現在

80多隊；雖然閻老師說我們的目的不是去追求提高我們擊鼓技術，但我覺得

在為社區服務的同時，香港的擊鼓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現在很多小學每年都會為參加這項比賽費盡心思，所以他們呈現的作品都很

棒，差不多都有點專業的苖頭了。我覺得這種影響尤其重要，因為它標誌著

中樂團對社區的服務成果。誠言，真正能藉以提高音樂水準是很難的事，但

鼓樂節只是社區服務其中之一，我們還有其他的如胡琴節、揚琴節、古箏

節、笛簫節等，那不僅只有香港中樂團的團員，也有很多市民參與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樂團一個很重要，以及影響香港市民最多的活動。

此外，中樂團每年也有不少的外展活動，我們到不同地區、學校或社會服務

中心演出。我們一般會選派不同的組別前去，由於埸地所限，有時是重奏，

有時是較大的組合。在這裡我與大家分享一下相關的數據，我們自 20 0 3 到

2 0 1 7 年的 1 4 年間，總共進行了 1 , 2 9 7 場的外展活動，如你除 1 4 的話，一年

平均就有 92場。樂團每年的年假大約一個多月，即我們約有 1 0 個月的服務

時間，以每個月 9場計算，即每周就有兩場的社區服務演出、活動又或是工

作坊。如從 20 1 6 年到今，我們這種工作共計 1 3 2 場，每周差不多就有三場，

這表示香港中樂團在社區服務及音樂拓展方面的重視。因為我們是香港的樂

團，所以希望全方面的影響跟服務我們的香港居民。

至於鼓樂節，現在開始也有公開的項目，不僅是香港，也有一些來自來外國

及地區的隊伍參加。今年就有台灣及山西一所小學的鼓隊來參加，我覺得這

已開始影響到香港以外的地區，令我們覺得十分鼓舞。

此外，從 20 0 7 年始，我們每年都收到澳門教育局的邀請，為他們的中學生

辦一場特別的中樂教育節目，至今已做了 1 0 年，每年澳門教育局都會安排他

們中三的學生來看我們的演出。由此可見我們服務社會的整體數目就很多，

各位團員雖然辛勞但可看到效果，這實是可喜，所以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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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榮 幸 有 機 會 跟 大 家 分 享 我 參 與 統 籌 的 兩 個 項 目 的 體 會 。 因 以 往 整 個 社 會 的
主 流 媒 體 從 不 會 把 中 樂 藝 術 放 在 重 要 的 位 置 ， 除 了 我 們 一 些 音 樂 會 的 訊 息 及
周 凡 夫 老 師 寫 的 樂 評 外 ， 其 他 都 比 較 少 見 ， 所 以 我 一 直 在 思 量 如 何 趁 機 緣 推
廣 我 們 的 中 樂 活 動 ， 得 到 社 會 的 主 流 媒 體 關 注 及 報 導 。

2 0 0 1 年 ， 樂 團 為「 劉 天 華 百 年 」籌 辦 一 系 列 的 胡 琴 活 動 及 六 場 音 樂 會 。 行 政
的 同 寅 們 均 思 量 如 何 有 效 地 推 賣 胡 琴 專 場 的 音 樂 會 門 票 。 當 時 跟 閻 總 監 開 玩
笑 說 如 果 我 們 能 找 到 1 0 0 0 個 小 孩 ， 在 立 法 會 門 口 一 起 拉 二 胡 ， 經 媒 體 記 者
報 導 後 就 不 愁 門 票 的 問 題 了 。 兩 天 後 ， 我 收 到 當 時 中 樂 團 的 高 級 經 理 甄 健 強
來 電 說 可 落 實 進 行 ， 結 果 從 那 時 開 始 ， 我 們 在 辦 公 室 豎 了 一 塊 板 ， 然 後 每 天
膽 戰 心 驚 地 看 著 報 名 的 人 數 增 加 。

當 時 的 策 略 是 發 動 我 身 邊 的 二 胡 老 師 ， 請 他 帶 學 生 來 參 加 ， 我 大 概 做 了 一 些
統 計 ， 1 0 0 0 人 應 問 題 不 大 ， 為 讓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生 均 能 參 與 ， 閻 總 監 選 定 了 三
首 樂 曲 ， 分 別 是《 光 明 行 》、《 鳳 陽 花 鼓 》及 由 陳 錦 標 博 士 編 寫 的《 我 是 中 國
人 》。 後 來 我 們 又 把 樂 譜 分 為 一 種 不 用 換 把 位 的 簡 易 版 ， 及 要 換 把 的 正 規 版
兩 種 。 然 後 也 是 像 鼓 樂 節 一 樣 ， 分 批 來 練 。

當 時 吸 引 了 6 3 個 媒 體 ， 其 中 包 括 路 透 社 、 美 聯 社 等 國 外 的 媒 體 記 者 都 來 報
導 ， 因 為 大 家 都 想 來 看 1 , 0 0 0 人 拉 二 胡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照 片 分 別 刊 登 在 國
外 如 法 新 社 等 媒 體 ， 雖 然 未 必 寫 有 很 多 文 字 ， 但 1 , 0 0 0 人 拉 二 胡 的 場 面 還 是
甚 具 可 觀 性 。 由 此 我 覺 得 這 會 為 市 民 帶 來 一 些 傳 統 文 化 傳 承 的 思 考 ， 最 重 要
的 是 ， 社 會 是 個 群 體 ， 它 不 會 自 然 形 成 ， 而 是 需 要 我 們 藝 術 家 去 宣 傳 推 廣 ，
方 法 之 一 就 是 通 過 一 些 集 體 的 活 動 。

誠 言 ， 任 何 一 種 藝 術 ， 需 要 一 些 專 家 去 做 研 究 、 演 出 ， 但 更 重 要 的 還 是 需 要
很 多 人 去 做 普 及 的 工 作 。 我 們 中 樂 團 的 音 樂 會 靠 誰 來 捧 場 ？ 單 靠 喜 歡 中 樂 的
觀 眾 不 夠 ， 這 些 人 不 會 看 到 海 報 就 會 買 票 ， 必 須 通 過 很 多 的 活 動 ， 給 予 他 們
對 這 藝 術 一 個 學 習 及 認 知 的 機 會 ， 還 有 一 種 集 體 記 憶 的 機 會 ， 情 感 有 了 ， 就
慢 慢 形 成 我 們 的 群 體 。 

「 胡 琴 節 」的 成 功 ， 除 樂 團 全 體 成 員 的 同 心 協 力 外 ， 標 題 也 是 關 鍵 所 在 。 因 為
那 是 劉 天 華 1 0 0 周 年 ， 所 以 標 語 定 為「 百 年 胡 琴 會 知 音 · 萬 指 千 弦 齊 相 鳴 」。
所 謂「 萬 指 」， 1 , 0 0 0 人 就 有 1 0 , 0 0 0 根 手 指 ， 千 弦 是 指 1 , 0 0 0 把 二 胡 。

還 有 就 是「 鼓 樂 節 」， 起 因 是 當 時 閻 總 監 請 我 一 起 去 上 海 看「 中 華 鼓 宴 」。 後 來
我 參 與 了 鼓 樂 節 計 劃 書 的 撰 寫 工 作 ， 內 容 的 亮 點 包 括 造 一 個 世 界 最 大 的 鼓

（ 3 . 4 7 米 ）， 並 找 了 絳 州 的 鼓 樂 團 來 造 。 當 時 是「 非 典 肺 炎 」期 間 ， 風 險 很 大 ；
非 典 型 肺 炎 過 後 ， 國 際 旅 遊 會 議 7 月 份 在 香 港 召 開 ， 香 港 政 府 就 要 求 中 樂 團
把 原 本 1 2 月 的 鼓 樂 節 提 前 在 7 月 舉 行 。

當 時 鼓 樂 節 的 計 劃 裡 還 有 一 個 安 排 在 社 區 裡 的 活 動 ， 就 分 別 置 放 一 面 紅 鼓 ，
一 面 黑 鼓 ， 市 民 可 按 心 情 去 敲 打 紅 或 黑 的 鼓 。 後 來 政 府 沒 有 同 意 ， 說 如 果 當
天 打 黑 鼓 的 人 多 了 就 不 好 交 代 ， 所 以 最 後 把 黑 鼓 取 掉 ， 全 部 敲 紅 鼓 ， 結 果 有
6 0 , 0 0 0 多 人 參 加 。 我 覺 得 這 都 很 有 趣 ， 因 為 這 就 是 做 社 區 活 動 的 意 義 。 總
而 言 之 ， 我 覺 得 到 目 前 為 止 ， 鼓 樂 節 是 傳 承 中 國 鼓 樂 文 化 藝 術 最 成 功 的 一 個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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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這個座談會前有很多老人家拜託我跟香港中樂團講一聲感謝。這次我以

鼓樂導師的身份來參加這次座談會，我在救世軍有一個鼓隊，成員全是 60歲

或以上的長者，他們覺得中樂團辦的「鼓樂節」實際上是給他們一個施展才能

的平台，所以非常感激。

記得在 20 0 4 年，救世軍看到中樂團鼓樂節的宣傳單張，抱著躍躍欲試的心

情與中樂團聯繫，中樂團推薦我去，看看能否把鼓樂節的項目推廣到長者那

裡。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打鼓經驗，也看不懂樂譜，幸好中樂團配置了很好

的教材，將擊鼓節拍改譯「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等，就像唱歌一

樣。於是他們產生了興趣，慢慢覺得好玩。

到了第二年（20 0 5 年），在錢國偉老師的幫助下，我們成立了鼓隊來參加鼓

樂節。事實上，他們參加鼓樂節比我們任何人都困難，主要是背譜的問題，

剛練好一段後，不過一會就全都忘記了，於是就只能慢工出細貨。到今年已

是第 1 4 年參加這個鼓樂節，有部分人每年都去背這份樂譜，也背了十幾年，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所以非常珍惜這個機會。

救世軍是全球最大的NGO（非政府组織），去年在香港有一個會議，全球的

救世軍主幹事都來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會。在會議前邀請了這鼓隊表演了

近 1 0 分鐘的鼓樂，結束後全場的人都站起來拍手，覺得他們是很棒。對這班

老人家來說，可能 60、7 0 年來從來沒有想過會有機會在全球這麼多的外國

友人、而且全是主幹人物前表演，這可是令人非常難忘的經歷。

我認為中樂團社區工作最大的成績就是遍地開花，而且要一代一代的傳承下

去。現在我是他們的導師，可是我教的只是高級班，但他們可教中級班及初

級班，按這方式哪怕現在已是 80歲的人，這團隊依然是可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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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地方特別之處是我們有一個專業的樂團，也有專業訓練的演藝學院，

還有政府為學生辦的音樂訓練班。我們香港音樂事務處除組辦樂器班外，也

按學生不同的程度成立了青年樂團、少年樂團、兒童樂團等六個不同程度的

中樂團。

說到社區服務，乍看是我們音樂事務處要做的事情，當然這也是我責無旁貸

的工作，但香港中樂團在這方面也投入了很多，且在社區服務的資源方面，

有著很大的貢獻。音樂事務處的樂器班，學中樂的學員大概有 1 , 6 0 0 個，事

實上，我們雖有自己的老師，但某些樂器香港學的人不多，所以從政府的角

度來看，我們不可能請一個專職老師來教一些沒甚麼人學的樂器。所以得找

一些兼職的老師來幫助我們教學，其中很多都是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家，而且

成果很好。就如嗩吶，如果沒有中樂團的演奏家來幫助教學，我們的學生樂

團能否成立也是問題，所以香港中樂團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我在音樂事

務處工作已經十幾年了，從沒有碰到邀請一位香港中樂團的老師來兼教樂器

未獲批准，這可看到中樂團對不僅是專業音樂演奏方面的貢獻，且在學生訓

練，中樂團也是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香港中樂團舉辦的「國際青年中樂節」，音樂事務處在 80年代也曾辦

過類似的活動，到今年由香港中樂團主辦，我們就非常樂意以協辦的方式，

一起服務社區。在青年中樂節裡分別有青年樂團的交流與演出，去年音樂事

務處的中樂團也有參加，以及參與中樂團舉辦的一些社區音樂會。這類音樂

會一般由兩個或三個樂團交匯演出，不一定在音樂廳，也有可能在戶外或社

區裡，給市民欣賞。這類音樂會除向一般市民推廣中樂外，不同的樂團間亦

可達到交流的效果。

此外，在中樂的社區服務中，樂譜也是最主要的問題。記得去年我們在香港

中樂團一個有關創作的研討會裡，邀請了我們的青年中樂團參加，那是由演

奏水準度較好的學生組成的，問題不太大。但我們還有少年樂團、兒童樂團

等只有中級水平的樂團，僅就樂團訓練用的曲目就顯露了不少的問題，我們

現在用於樂團訓練的樂曲，來來去去都是以前的曲目沒有變化，無論樂曲的

演奏難度、音樂風格、甚至編制方面，都有一種難以與時俱進的感覺。

有關樂曲曲目的問題，在國內很多地方都發展得很好，很多新的曲目能讓不

同程度的樂團去演奏，但香港在這方面還是有所欠缺。過去我們曾跟閻惠昌

老師、周熙杰老師討論過，一種辦法就是請作曲家寫一些演奏要求較淺易的

樂曲；當然作曲家可以勝任，但短時間增加的數量不多，也不容易。其次是

將現有的經典樂曲簡化，就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可配成不

同難度及編制的演奏版本。我們也曾討論過簡化樂譜的工作應由我們音統處

做，還是由香港中樂團來做，最後我們覺得是香港中樂團做比較好，因中樂

團在控制音樂水平方面比較有把握。所以香港中樂團在社區服務方面其實真

正做的比其他的專業樂團更多，這實是非常難得。我也希望我們音樂事務處

跟香港中樂團在這方面可再多點合作，為社會貢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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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董建華先生說過，香港出了中樂團，出了環保胡琴，而且影響世界各

地，是我們對國家的貢獻，所以我們團員所作的努力完全沒有白費。雖中樂

團的各項工作可說已是遍地開花，但若論文化的推動及影響，始終是不可以

衡功量值。

我在香港中樂團工作已過40年，現與我一起工作的還有杜錫礎和施盤藏先生。

我們均為 1 9 7 7 年的創團元老，今天他倆還在台上，但我已經轉至後勤工作十

多年了。至於有關環保胡琴的樂器改革情況，其實在這個項目立項前，我已

獨自研究了 20多年，因被政府定性為個人行為，直至 20 0 3 年正式出任樂團

特意設立的樂器研究改革主任後，工作性質便完全改變，變成集體的行為。

所以我得在此感謝兩位伯樂：錢敏華總監和閻惠昌總監，沒有他們的支持，

環保胡琴便不可能面世。

從 20 0 4 年進來的新團員，包括在座的很多專家，學者們，他們都見證了整

個艱苦的過程；現在我們在樂團使用的環保胡琴，加上改良的阮系列，共計

55件樂器，佔樂團樂器量的一半（敲擊樂除外）。我們很清楚知道樂團現時

的整體音響，自從用了這批環保胡琴後，跟其他團不一樣，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的環保胡琴現已用了 1 2 年，從零開始到現在，用於演出約 1 , 2 0 0 場（至

20 1 7 年）。由於我們公司的宣言是要爭取世界第一，如沒有這種信念，確實

就難以成就。因此我們除為香港市民服務外，還得提升樂團整體聲音水平的

標桿。

剛才台灣的朋友問我，現在的環保革胡到了第幾代？實際上我也數不清楚

了，因為第一代的革胡改了 1 1 版才到第一代。現在的第二代革胡，也改了三

版，你可叫它第三代或第三版。本來還有吹管樂器，只可惜—直沒有時間探

究，其次就是敲擊樂的音響部分要重新設計，實在很多事要做。但我這部門

只是用了樂團百分之一的資金，其餘就得靠樂器出售後賺取，但這成本早已

回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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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環保胡琴對樂團整體音響有甚麼優勢？就是讓我們五個弦樂聲部環環相

扣。我們從 1 9 7 7 年立團以來就不用大提琴及 Ba s s（低音大提琴），而是用革

胡和低音革胡；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因不管你用多少力，聲音就是出不來，

所以也一直成為話柄，就是沒有音量，音質也不好。從原來的革胡轉到現在

的環保革胡過程中，由於得到首席的積極配合，基本上沒甚麼爭拗，進展非

常順利。此外，現在的環保二胡、高胡和中胡，很明顯的比原來的樂器就高

了一大截，拿對音表對一下，那表基本不動，因為震動非常充分，不會左右

搖擺，推弓和拉弓的音色、音準都一樣，就是說我們這些樂器已在每個團員

手中遊刃有餘，大家可到音樂會現場感受一下。

但我們這次去北方六個城市巡演後，我就發現音樂會的場地是會對我們產生

致命的影響。最差的是上海的保利大劇院，主因是後面的反聲板是用紙造，

根本不能反射聲音。我在上海與夏飛雲老師一起聽，心裡很不好受。第二差

是四川的特侖蘇音樂廳，地板發霉，踩上去是「咚咚咚」的聲音，像濕水一

樣，於是整個低音根本就出不來。這與我們團員的演奏沒有關係，他們經已

百分百盡力了。

另一方面，我要感謝所有曾經為環保胡琴出過力、提過意見的團員，不論你

對或不對，發聲就表示關心。所以不管支持或反對，都能刺激我的神經，以

做往後改善的參考，這絕不是客氣話。我工作從來都注重中國文化的繼承與

發揚，即一個傳統，一個現代。傳統就是我們要繼承的，但繼承也要發揚，

現在就在發揚的階段中。若說彭修文等人已完成了繼承的階段，那下階段就

得依賴作曲家們的創作。如伍卓賢先生，我就很佩服他；他的胡琴雖然拉得

不怎樣，但他可以寫出來，尤其中胡的部分，確實寫得不錯。由於環保胡琴

的功效，現在拉弦樂的五個聲部聽起來就非常清晰。我們二胡的實際數量只

有 1 2 把，但整個聲部出來的聲音非常乾淨，基本就像一個人在拉。

至於環保胡琴怎樣研發、裡面的技術有甚麼奧秘，研發過程如何一關一關地

突破等問題，簡而言之，音聲的產生最基本有三大要素。先是我們手上樂器

所產生的聲波震動，其次是我們能感受音聲的耳朵，以及能讓音聲傳達的空

氣。有這三大要素，我們才可感受到聲音的存在。如我們現在真空的環境

裡，我們便甚麼都聽不見，這些都有一個基本的規律。聲音在空氣粒子裡引

起的震動幅度是看不見的，震幅越大，音量也就越大。還有就是聲音傳出時

並非直線，它更像一個球體，向四面八方擴散，如笛子聲，就有上下及四面

八方的方向。所以我們每到一個新的演出場地，都會先讓駐團指揮在台上指

揮，總監與我們在台下及演出場地的不同位置去聽，然後定出應對的聲音處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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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謂「漸行漸遠漸無聲」，当你慢慢越走越遠，聲音就沒有了。但實際上聲音

是可通過計算測量，即聲音傳出後弱了多少分貝？因聲音擴散、削減的速度

非常快，而且不是在正前方，就有所謂的指向性，基本是前弱後強。就像是

立體的圓球，傳開後就弱了。在學理上是音量強度的一平方律，傳散時平方

律就會轉弱九倍，所有都是這樣計算，這也是為甚麼有些樂器的位置需要調

整的原因。

其次就是「彈性系數」，亦即我們最具優勢之處。所謂「彈性系數」，實際上是

一個比值，就是我們下去的力是 50公斤，然後在皮膜的震動，之後它往下一

公分，比值就是 50 : 1。那蟒蛇皮跟我們的纖維皮的比例相差了多少？答案是

35倍。我們為甚麼這麼清楚？因它本身的力量確實可做到這麼大，但仍需符

合一個「超控」的條件，就是你要有本事。我看過來中樂團演出的大師跟我們

的環保胡琴樂隊合作，當後面的樂隊一出來，他就感覺受不了，弓子往外撐

就離開碼子，因為他給不了這麼多的力。

因此，我們強大的地方就是高，就是你能給它的力越大，那反出來的力量也

就越大。張重雪小姐的二胡、中胡，她拉到最高把位時，如她的左右手沒有

足夠的掌控力，聲音便出不來。因此，如果以前有在內地、台灣的樂團服務

過的團員，回去聽一下原來的聲音，也許我誇張了一點，一定受不了。

我也曾去聽過其他樂團演出的聲音以作參考，如澳門中樂團的音量就少了我

們一半，但人數不見得少了一倍，他們也有 70 多人，我們才 80 多人而已，

但音量少卻了一倍。所以「彈性系數」這個東西就這麼一回事，我們給它多少

力，它就可反回來多少力。也就是說，我們的二胡、高胡，聲音發出後也一

樣會削減，但是我們把本體造大了，當你的聲音進來時，本體就會把你的聲

音吃掉。如某樂團跟我們一起合作，他們十把蠎蛇皮的胡琴進到我們樂隊

裡，結果是聲音全被我們吃掉了，原因就是我們的本體大，大家同樣在削

減，同樣是傳散時、走散時弱了九倍，但你只能作中間的填充，到最後面還

是我們的環保胡琴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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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香 港 中 樂 團（ 港 中 ）閻 總 監 的 邀 請 ， 也 謝 謝 陳 永 華 教 授 熱 情 的 介 紹 。 我 今

天 談 一 下 香 港 中 樂 團 這 4 0 年 來 的 委 約 創 作 。 這 個 題 目 對 我 來 說 非 常 的 難 ， 因

為 我 沒 有 受 過 樂 團 的 創 作 委 約 ， 也 不 知 道 委 約 的 流 程 和 情 況 。 陳 永 華 教 授 介

紹 我 寫 的《 香 港 作 曲 家 》， 這 可 是 陳 教 授 在 當 香 港 作 曲 家 聯 會 主 席 時 委 約 我 寫

的 一 本 書 ， 所 以 我 嘗 試 從 這 委 約 的 理 論 來 聯 想 作 曲 的 委 約 。

港 中 成 立 4 0 年 了 ， 我 想 起 一 句 西 方 的 諺 語「 L i f e  b e g i n s  f r o m  f o r t y 」（ 生

命 從 四 十 開 始 ）這 句 話 我 想 用 在 港 中 的 4 0 年 也 是 非 常 合 適 。 孔 子 說 ：「 三 十

而 立 ， 四 十 而 不 惑 。」剛 才 喬 建 中 老 師 發 言 時 也 提 到 。 2 0 0 7 年 ， 港 中 3 0 歲 ，

在 北 京 演 出 和 開 過 一 次 座 談 會 ， 當 時 我 就 用 了「 三 十 而 立 ， 和 而 不 同 」作 為 標

題 寫 了 一 篇 紀 念 3 0 週 年 的 文 章 。 今 天 我 就 用「 生 命 從 四 十 開 始 」這 句 話 作 為

標 題 ， 來 慶 祝 、 紀 念 和 期 待 港 中 的 4 0 週 歲 。 經 歷 4 0 年 的 風 雨 曲 折 ， 經 歷 了

重 重 艱 難 磨 練 ， 識 破 了 紅 塵 ， 看 透 了 真 諦 ， 必 然 會 創 造 出 一 個 新 的 天 地 ， 活

出 新 的 生 命 ， 這 也 是 我 對 4 0 歲 的 港 中 的 一 個 衷 心 祈 願 。

這 次 座 談 會 讓 我 講 委 約 創 作 ， 我 雖 是 一 個 門 外 漢 ， 但 我 又 不 願 意 推 卻 這 麼 一

次 很 珍 貴 的 機 會 ， 所 以 我 就 不 才 展 露 ， 談 錯 了 煩 請 大 家 指 正 。 接 下 來 我 想 談

三 個 問 題 。 一 ， 港 中 初 期 的 委 約 作 品 。 二 ， 港 中 在 香 港 回 歸 以 後 的 委 約 創

作 。 三 ， 港 中 委 約 創 作 的 特 點 。

港 中 的 委 約 創 作 從 1 9 7 7 年 就 開 始 。 當 時 因 为 中 樂 曲 目 缺 乏 ， 所 以 趕 緊 委 約 創

作 以 濟 燃 眉 之 急 。 1 9 7 7 年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是 一 個 特 別 的 年 份 ， 這 就 是「 文 革 」

剛 剛 結 束 。 文 革 是 1 9 7 6 年 結 束 ， 而 港 中 在 1 9 7 7 年 成 立 。 在 內 地 當 時 我 們 大

多 叫 作「 民 族 樂 團 」， 都 還 没 有 開 展 正 常 活 動 的 條 件 ， 更 不 用 提 委 約 創 作 。

1 9 7 8 年 港 中 就 委 約 林 樂 培 創 作 出 了 中 樂 敍 事 詩《 秋 決 》， 這 部 作 品 非 常 棒 ，

影 響 深 遠 。 港 中 1 9 7 7 年 成 立 ， 1 9 7 8 年 樂 團 便 委 約 了 這 麼 一 部 作 品 。 這 部 作

品 講 的 是 關 漢 卿《 竇 娥 冤 》的 故 事 ， 但 寫 作 手 法 新 穎 ， 尤 重 視 語 言 音 調 ， 如 用

嗩 吶 來 模 仿「 冤 枉 呀 」這 個 音 調 ， 給 我 留 下 了 極 其 深 刻 的 印 象 。 作 品 由 五 個 段

落 組 成 ， 林 樂 培 稱 之 為「 五 回 」，「 章 回 」的「 回 」， 來 概 括 竇 娥 的 故 事 。 這 是

冤 氣 沖 天 的 一 部 作 品 ， 對 普 通 的 弱 者 — 竇 娥 表 達 了 深 刻 的 同 情 。 它 受 到 了

香 港、中 國 內 地 人 民 以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真 切 關 心，這 是 因 為 它 同 情 了 一 個 弱 者。

這 部 作 品 帶 來 的 影 響 是 8 0 年 代 開 始 很 多 青 年 作 曲 家 寫 作 中 樂 的 浪 潮 ， 他 們 學

習 新 技 法 ， 新 潮 作 曲 家 把 林 樂 培 這 部 名 作《 秋 決 》當 作 一 個 典 範 來 學 習 。

梁
茂
春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教
授
︶

講
者

30



港中在 1 9 7 9 到 1 9 8 4 年中間還委約盧亮輝創了《春夏秋冬》中樂四季組曲。盧

亮輝現在台灣，他是天津音樂學院的畢業生，所以他的創作中有很多內地的

風格。這部作品寫得非常的通俗、純樸，表達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在內

地也很流傳，在台灣更常作為中學生中樂樂隊的演奏曲目，非常廣泛流傳。

我就提這兩個作品來作為代表，一個《秋決》，很悲的作品；盧亮輝的《春夏

秋冬》是歡樂、自然、純樸的小品，作為這個港中初期的委約作品。其他的

還有吳大江創作的中樂合奏《緣》，這部作品有新的特點，又有傳統的特點。

它是帶有佛教的哲理設計，實際上表現了香港人「隨緣是福」的這樣一種生活

態度，這是非常具有歷史貢獻的一部作品。

第二個問題我簡單談談港中在回歸之後的委約創作。這個創作就顯得路更

寛、題材亦更廣泛，題材的形式也更多樣了。1 9 9 7 年香港回歸這個重要的歷

史時刻，給港中的歷史產生重要的變化，這個時候閻惠昌總監接任了第四任

音樂總監，他一直工作到今天，這是港中連續 20年的閻惠昌時代。這 20年

來港中是特區政府一張華麗的名片，各方面都獲得了新的生命，港中的委約

創作也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時有精品湧現。我在這裡想提幾部作品，一部是

20 0 4 年香港委約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教授王寧寫的《慶節令》，這部作品難度

很大，演奏起來非常的困難。但是港中演奏得非常認真，把那個難度非常大

的部分都演奏得很到位。這部作品現成了檢閱一個中樂隊能不能有高超技巧

解決困難的一部典型作品。

20 0 4 年之前我覺得還應該提一部 20 0 3 年請王霑作詞，顧嘉煇作曲，寫的香

港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這部作品很有香港味道，因為顧嘉煇是香港家

喻戶曉的流行音樂創作人。他已經早早的離開香港，當時委約他寫香港題材

的 作 品，他 把 流 行 音 樂 的 特 點 加 入 到 中 樂 創 作 中。我 要 提 的 第 三 部 作 品

20 0 4 年委約朱踐耳創作的中樂合奏《悲調》，悲慘的「悲」。朱先生利用一首

廣東漁歌，悲慘的回憶自己漁民生活的一首歌，發展成了一首現代的中樂

曲。1 2 個變奏是依照五度相生的變化，這手法用得非常好，在表達悲苦的情

緒到高潮時簡直令人有一種肝腸欲斷的感覺。這部作品成為朱先生的一部代

表作品，他後來把它改成管弦樂隊作品，收錄在他的《南海組曲》的第二組

曲。但他自己寫文章說最好的演奏是港中的演奏，那個演奏給他留下極其深

刻的印象。《慶節令》是歡樂的，《悲調》是悲慘的，跟早期提到的《秋決》和

《春夏秋冬》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表現悲傷、歡樂結合起來的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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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以下這些數據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這是港中節目部提供的數據。港中建

團 40 年以來，共委約了 2 , 2 4 9 部委編作品。其中委約創作有 63 3 部，改編

作品、委改作品有 1 , 5 4 2 部。這批作品是港中特有的寶庫。就我個人而言，

中樂樂團能委約創作這麼多是一個寶庫，裡面的作品，就我喜歡的至少有 20

部可稱得上精品之作，這是港中特有的一個貢獻。

最後，我再簡單講幾句港中委約創作的特點。港中的委約創作我感覺有五個

總體的特色。一是數量多，二是質量高，三是時間長，四是委約面廣，五是

尺度規範。這個跟內地的比較或是跟世界的比較都有這五個特點。我在這裡

把三個具體特點解釋一下。第一個是港中的委約創作一般是不附帶條件和要

求，像必須這樣寫那樣寫，不須這樣寫那樣寫。這跟內地不一樣，所以內地

很多作曲家都願意接受香港的委約。這給作曲家完全的創作自由和藝術想像

的空間。第二是港中委約作品的排練非常認真，極其嚴謹。對新作品的排練

極其負責，能夠充分尊重作曲家的創作意願。第三個特點是港中委約費從 20

世紀 80年代曾顯得非常之高，而到目前就顯得偏低了。這個事情偏低到甚麼

程度呢？我做調查時就問內地的一些作曲家，我說：「港中委約你的這個作

品，給了你多少錢？我們老朋友你能說嗎？」他說：「梁老師我不好意思，我

說不出口。」還說了反正比內地低多了。這一情況就是樂團委約費偏低，好像

國際上也有先例，大的樂團委約不出很多錢，你願意寫就寫，不願意就拉

倒。往往作曲家都願意給這些樂團寫，原因就是他們排練認真，它能把你的

作品推出去，推向世界。但我還是希望港中能夠通過跟政府講講，跟賽馬會

多拿點錢，把這個委約費提高。

港中是一個非常好的名字，中樂是中國人的音樂。內地叫作民樂，是民族的

音樂或者是中國人民的音樂。人民的音樂它們都離不開中國人，那港中的新

生命體現在哪裡呢？體現在各個方面，社區、生活、巡迴演出，還有樂器改

革等等方面，專門人才的培訓也在努力。但是有一個方面確實很重要，就是

你這個樂團推出了甚麼作品，你委約了甚麼作品，你有甚麼保留曲目。這是

衡量一個樂團的一個重要尺度，這是關鍵，這是牛鼻子。希望在新的景願

中，港中能夠繼續委約，催生更多更好的新作品。這些新作品既要表現中國

人和香港人的精神，要表現中國人和香港人的靈魂，更為重要的是，充分表

現中國人和香港人的人文精神。我相信港中的藝術生命將因此更加光華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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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提及委約費偏低的問題，我就代表作曲家向你們說出我們的問題和困

難。我當作曲家聯會主席那幾年，我就開始為我們的會員想辦法，看有甚麼

辦法提高他們的收入。當年一個人生活在香港基本上不可能以作曲為主要的

謀生工具，除了伍卓賢先生，他可能就是例外的一個。其他人要教鋼琴學

生，或者到麥當勞吃晚餐。我嘗試把所有我能想到的，可以用作曲來增加收

入的方法想出來，包括委約創作費。這個委約創作費當然是很重要，而且影

響到以後的收費。第二個就是樂譜的租用費，這個費用基本上不只是總譜，

而是總譜跟分譜。如果有樂團或是重奏團演奏的時候，你的樂譜和分部譜租

給他們每一次演出的費用。這個費用在歐洲就很高，所以很多作曲家可以在

德國生存，做全職的作曲家。因為他們每一首作品每一次演出的時候就有租

譜費。如果它是管弦樂團的作品，會有一個公司代理他的譜詞，那個公司就

向那個樂團收取費用，每次演出的時候有一部分費用發給作曲家，他們就可

以有收入。然後你的作品在公開的場合演奏或是在電台廣播還有一個版權

費。在香港這個是比較好，但當然費用也不高。因為我們從 1 9 7 7 年就有香港

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這個機構，陳永華教授就是主席。這個機構就幫我們收

了版權費，在全世界，你的作品在哪裡演都可以收到版權費。20幾年前的時

候有人跟我說如果你的作品被灌錄在一張唱片裡，假如這張唱片是賣 1 0 0 元，

這張唱片裡所有的音樂都是你寫的話，每賣一張唱片你就可以有大概六元的

版權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現在我相信一毛錢都撈不到了，因為現在基本

上沒有人出版。另外，作品的錄音、錄影產品的公開使用版權費就不是香港

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代理，而是另一個機構代理這些產品的使用費。然後我

們樂譜可以出版的時候，出版公司會給一個版權費。其他就是你可能要教作

曲學生、樂理學生，收取學費；以及你撰寫關於作曲教本的稿費。在比賽或

是其他項目中評核別人作品的評審費；或是我想將來作曲家可以評論別人的

作品，然後你寫的評論就好像周凡夫先生一樣收稿費，就有沒有這樣一個可

能呢？

那甚麼人可以委約我們呢？當然首選港中，我們作曲家受最多委約的就是港

中。其他就是舞蹈團、歌劇院、劇團、商務策劃單位、電台、電視台等等，

還有中小型的合奏團和合唱團、各地的獨奏家、電影導演、流行音樂唱片監

製、音樂出版機構。這個音樂出版機構不單單是樂譜，很多公司和寫流行歌

的年輕人簽約，幫他們出版，把他們寫的流行歌賣給其他唱片公司。廣告媒

體現在可能更重要，因為不單單是廣告，還有很多在網上發表你的音樂的機

會。其他活動策劃者，譬如說有人辦婚禮要寫一首新的曲，那可能要找一個

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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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約費用的來源是公共資源，像港中的錢大多是公共資源，很少是商業的資

源。而非公共的資源不多，而且商業音樂的資助近年越來越少，所以這個情

況是不理想。很奇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我們的委約費是社會主義。但

是內地的委約費是資本主義，那是市場經濟，我們為甚麼不是資本主義？因

為這個委約制度是公共鼓勵創作藝術，它不是為了賣錢，所以有點分別。這

是很難很難解決的問題。

但我們有一個希望就是，因現在香港沒有辦法給作曲家大型的現金獎項，如

「邵逸夫獎」或是類似這樣的。比如說我們今年頒發 1 0 0 萬獎金給羅永暉，對

他的創作能力予以讚賞。如果有這樣的錢，那麼很多年青作曲家就有一個目

標，我將要拿這個獎，所以我要努力。現在香港沒有這個獎，也沒有給職業

作曲家在一段時間內集中進行作曲的一筆過撥款。這個跟駐團作曲家有點分

別，駐團作曲家有保證可以演出的機會，讓你可以長期在這裡創作。我現在

說的這個有英文字但沒有中文，英文叫「Fel lowship」，跟「Scholarship」獎學

金差不多。「Fel lowship」就是「獎工金」，就是獎勵你去工作的一筆錢。譬如

我給你六個月，這六個月我給你 50 萬港幣，你就甚麼都不用做，作曲就可

以。這個在外國就有，在香港就沒有。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制度的話，就可

以鼓勵很多人投身這個工作。

我現在說這個不是說作曲家很貪心，只為了錢。當然很多作曲家不用錢也可

以寫很多的曲，很喜歡寫曲。但我們就希望有一個制度，讓很多人對這個機

會成本有一個很好的打算。譬如說他本來可以用他的時間寫個作品，那個時

間可能要兩個月。但是他計算這個成本，花兩個月在這裡可能只能拿兩萬。

但是我兩個月去麥當勞吃飯，每天晚上再工作的話能拿五萬。他可以有這個

機會成本對比時，就沒有更多聰明的人願意去作曲。所以這不是貪錢的問

題，是機會成本的問題。

還有我們希望有多一點非公共的資源。非公共資源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作曲家

及作詞家協會，我們其中很多作曲家要去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申請委約

費用，但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的錢就是我們作曲家本身的錢，從我們

的版稅抽起部分，然後再把這些錢還給作曲家去創作。所以這些錢不是公共

資源，是我們自己的錢。所以我們需要非公共的錢。在香港沒有一個很大的

機構願意委約一個作曲家創作音樂，那音樂不是甚麼流行音樂，就純粹是藝

術創作。你可以寫一首甚麼歌曲也可以，我就讓你寫，我就有一筆錢給你，

但是現在沒有這樣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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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我們經常去考慮的問題是創作費用的計算方法，現在基本上是用作

品的長度、篇幅來計算。但是可能有些人想，創作的難度要不要考慮？如果

你的作品有五分鐘，但是五分鐘內某部分重複三遍就已經五分鐘，你寫一分

半鐘就完成，那就可能創作難度不高。那麼作曲家的工作就很難去量度，所

以很難去找一個平衡點。那要不要看作曲家的資歷和受歡迎程度？我相信這

個是港中常用的，但是受歡迎程度又是怎樣計算呢？或許你寫的作品很容易

聽就非常歡迎，不容易聽就不受歡迎，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委約創作的配套就有很多方面，對樂器配器的理解，對音樂家跟樂器潛能

的發掘，對作品題材的探討跟商議，對某些特定風格的掌握。其實所有這些

中樂團都有在做，像作曲家向指揮家跟樂手解釋作品的機會這個當然會有，

所以每一次閻老師首演我們的作品時，其實作曲家都可以在台上說幾句話，

在作品排練的過程中作仔細的修改，這個是中樂團最成功的地方。因為如果

你寫一個管弦樂團的作品拿到香港管弦樂團演奏，他們就按著你的譜，甚麼

都不改，排練一次，完了就算了，就演了，甚麼都不跟你說。可能有些問

題，你這裡是要求長一點還是輕一點，你說了就算。但是中樂團好的地方就

是指揮會主動提意見，而且樂團團員也很好，或會提意見說這裡可能演得不

太方便，如果這樣的話效果更好。而且他們是完全願意改樂譜，對於這點我

們是非常歡迎的，我們很高興港中有這樣一個態度。他們不會因為要改樂譜

太麻煩了所以就不做，他們願意幫你改譜。我很記得 1 9 8 9 年有一次關廼忠

先生在排練，我還是一個年青作曲家。在他排練的地方，他說：「你五個聲

部嗩吶的效果不太明顯。」然後他就沒有問我，甚麼都沒有問，直接跟團員

說：「笙，你把嗩吶的譜都抄下來，你們跟嗩吶一起吹。」那笙的團員就把嗩

吶的譜拿來抄，然後演。而且指揮也很好，提意見比他們好一點，這點特別

好。然後總結首演的成效，並安排作品修改好後再度公演。這個是比較難

的，但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很多時候新的作品第一次演出之後有很多問

題，其實如果演出之後修改，再安排重演是最好。然後港中在現場演出的錄

音跟錄像也經常會出版，這是一個很好的鼓勵。他們也讓我們的作品有機會

在其他樂團公演，當然有一點限制，甚至就是三年之內不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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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點。這個限制在我 1 9 9 7 年來的時候已經打破了，現在已經沒有了。為

甚麼呢？當時我跟政府在談的時候，我說有沒有可能提高作曲的委約費，政

府說是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港中的委約費偏低，所以我就開放了

這個限制。中樂作品在全世界本身就很少，如果有好的作品首演的話，有別

人願意演，港中保留首演的那一天。如關廼忠老師的作品第一天在港中演

奏，第二天就可由新加坡華樂團演出。這都是可以的，只要首演是港中。但

是港中有出版錄音和出版唱片的優先權，港中沒有錄音和錄唱片之前，其他

樂隊就不可以先錄音。這是一個極大的開放，就是因為我們幫不了作曲家，

所以我們希望其他樂團也能盡快演奏，立刻推出去演奏這些作品。所以關廼

忠的笙協奏曲、《龍年新世紀》等作品為甚麼能立刻就風靡各地的中樂界，是

因為我們開放了限制。

閻
惠
昌

回
應

謝謝，最後我說一些很成功的例子。港中跟香港作曲家聯會在大概 1 0 年前有

一個計劃叫「香江華采」，其中有三個部分。採風、配器工作坊跟委約創作。

最重要的委約創作就在 3月裡有 20位香港作曲家的新作品首演，當然每一首

作品不是很長，但是題材就是從香港 1 8 區每一區裡來。我們很感謝閻老師，

這個項目其實首先就由陳明志提出來，後來閻老師就問我們要不要去採風，

因採風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讓我們作曲家有一些靈感。因我們很多作曲家

都不懂中樂，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加一個工作坊，讓他們對中樂的寫作有一

些概念才開始創作。後來我們有兩個採風的活動，第一個就是潮州汕頭，第

二個就是深圳跟惠州。主要是兩個語言不同的地方，一個是說潮州話的地

方，另一個則是客家話。20 0 6 年港中安排我們去了這兩個地方，當中有作

曲家也有學生。後在 20 0 7 年 4月又辦了三場工作坊，就在這個房間。第一場

是每樣樂器的示範，我們有作曲家自己寫樂譜讓他們去試演，看可不可能。

第二場集中介紹敲擊樂，第三場是整個樂團試奏作曲家提供的樂譜，我很記

得周熙杰是當時的指揮。每一場工作坊的參與人數大概 20人，有專業的作曲

家、外國人、大學生。

「香江華采」就是個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們很希望可以再辦，三個部分就是採

風、學習配器、委約創作。最近我們就有兩個項目，兩年前我們出版了一張

鐳射唱片，當中有七首作品。聽說港中很久沒有出版過灌錄唱片，不是現場

演出而是真的錄音，很讓人高興。最後就是這場音樂會，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同一場音樂會裡面首演了五個香港作曲家的作品。這次的創作由香港作曲

家聯會委約，但是港中很好，支持我們的活動。作品的題材也是跟香港有

關，如「大排檔」、「紅白藍」等有關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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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說中樂團的委約費偏低，但其實我覺得這個要比較的話是地區的問

題。如果要比較港中的委約費，香港其他的樂團委約費就更低。所以在香港

的話，中樂團的委約費就不太差，當然如果高一點會更好。因為我會比較各

個地方的委約費用，比方說如果在中國內地委約，費用實際上真的會比較

高，但是如果要跟台灣比較的話，台灣就比香港更低一點。在香港其他樂團

或是小組的委約費其實也不是太高，這個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可能是香港政

府就不想作曲家有更好的生活，就讓他們更努力一點。

其實我作曲、編曲的工作是蠻多，陳錦標博士說我是香港比較少有可以作

曲、編曲生活的人。因為我編曲較快，中樂團作品或是管弦樂作品一般來說

一天可以編兩首，做得比較快的時候就不會覺得委約費那麼低。但是如果要

比較其他的工作，我也會作一些廣告的音樂，那麼收入就會比較高。這個費

用大概是兩首管弦樂編曲的費用，但是我一個早上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其他

有商業元素的委約，那不叫委約，而是工作，對我來說是賺快錢，比較快可

以賺錢。

樂團的委約，我也希望可以有多一些時間去創作，這樣會更好。大概 1 0 年前

我時間比較多，有時候我可以用三個月去寫一首作品，但是那個時候如果用

三個月去寫一首作品的話，我的薪金大概不超過香港的最低工資。不是比

較，但就是很低，比一般麥當勞員工的工資更低。所以這個時間在人生中不

能太長，因為現在如果我寫一首作品要三個月，在香港就根本不能生活。香

港的租金現在又很貴，比十年前貴三倍左右，但是委約費用沒有三倍增長。

所以只有做得更快才可生活，這是我自己對作曲的分享。

另一個我想分享的是，我有一間公司，是在做具香港作曲元素的音樂樂譜買

賣租賃。這間公司在四年前成立，之前沒有公司在做這些生意。但是其實這

也不是生意，因為根本賺不到錢。目的就是花你的精神去建立一個習慣，讓

香港人知道原來要付租譜的費用給作曲人，因為在香港要給錢作曲家這個概

念好像暫時還沒有建立。我跟國內的朋友也溝通過，在國內這樣做好像已經

很普遍，但是在香港才剛剛起步，所以還需要很努力去推廣香港作曲家的作

品，透過賣譜租譜讓作曲家有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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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有很多我尊敬的前輩老師，我住在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這個地方叫

沙巴。很多人可能連沙巴在哪裡都不知道，那麼如果說沙巴有一個人是專寫

中樂的，就連馬來西亞人也可能覺得很奇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轉換了

的三個身份。首先是中樂聽眾，在我剛學中樂，我們那裡有一個報社的社長，

他拿來一張鐳射唱片，說「你學中樂（我們那邊叫華樂），就要聽這個。」那張

是港中的鐳射唱片。他一直說這個就是典範，你一定要學它。因社長經常來

香港，只要港中有音樂會他一定去。我跟香港的淵源是，我爸在香港出生，

後來才移居到沙巴。在我爸的年代，對中樂的概念就是「丐幫音樂」。80 年

代我們很喜歡看 TVB的劇集，所以廣東話還可以。因 TVB劇集中所有的丐幫

都會演奏中樂，所以我剛開始對華樂有興趣，拿一把二胡回家時，我爸就說

「你需要一個裝錢的東西嗎？」直到有一天，我跟他說我要去學中樂作曲，

他說：「你發神經。」但是這個神經現在是發得蠻大條的。我在馬來西亞，

應該算是少數。

說到委約費，我也可分享一下，之前有一個總監打電話問我覺得中樂團的委約

費怎麼，因我跟台北市立國樂團、港中還有新加坡華樂團有很多編曲方面的

合 作 ， 所 以 比 較 熟 悉 情 況 。我 可 告 訴 大 家 ，現 時 港 中 的 委 約 費 是 僅 次 於

內地。我的同學說在內地寫一首作品就可買我家一棟樓。港中的委約費比其

他地區來算還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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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中樂時，聽了很多鐳射唱片，其中以港中的唱片我收藏最多。我本來不

是學中樂而是學流行音樂的，第一件樂器是電子琴，後来才轉向學中樂。所

以我到中國時，一心就是去學中樂作曲，等到學校開了這課程，我便成為第

一個學生。到今天我轉變成第三個身份，一個寫中樂的人。我覺得港中給了

我一個非常好的訓練機會，我第一個接到港中的委約，是周熙杰老師給我打

的電話，他說：「現在有個委約，這個委約是編曲，裡面有很多很多，你只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你可以嗎？」我花了兩天時間思考一下，我回覆他說：

「試試看。」然後他說：「現在只剩下五天了。」我以為只給五天時間，編好以後

如果有錯的地方他應該也會原諒。但不是，五天以後他馬上給我打電話，說

這個地方有問題，那個有問題，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最後他告訴我：「我

們的譜務都會看譜呀，你不可以犯這個錯的。」我就點點滴滴地累積，累積到

最後甚至我常接到港中的委約，就給我幾天時間。現在是不需要思考了，我

說：「應該沒問題。」港中的訓練很多，比如說總譜的要求、字的大小、體貼

度，聲部的安排，每一次都會接到電話說哪一個演奏家有這樣的意見。港中

給我一個非常強大的震撼，就是有一次打擊樂那邊給我一個括號說：「盡可

能不要用西洋鍵盤樂器。」這個給我很大的震撼，因為我編曲有很多時候沒辦

法，一定要用這個樂器。港中非常堅持，所以我想了很多辦法來改編，變成

很純粹的中樂音效，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港中給我一個很好的訓練。

最後我想分享我自己本身的感受，聽了梁老師說的環保胡琴是不停的進步，

我聽現場覺得確實有不停地在進步。我每一次對自己的編曲都拿錄音反覆聽

50遍，所以我是希望我每一次編出來都是不一樣的。港中的聲音是不停的在

前進，所以我們作為作曲的也要一併前進。很多人會說中樂有很多問題，我

自己是這樣看的，那時因為我們沒有去展示它美麗的一面，而是去找出它的

缺點來修正。我覺得這是後來我要研究五行的原因，就像中醫跟西醫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西醫的概念是哪一個部分不好就切除，中醫則是調理，能夠盡

可能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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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作 為 土 生 土 長 的 6 0 後 ， 成 長 的 時 候 剛 好 是 中 國 文 化 大 革 命 ， 所 以 我 們 很 多

時 候 都 不 知 道 在 中 國 發 生 甚 麼 事 。 只 有 透 過 學 習 中 國 音 樂 ， 作 為 一 個 切 入 點

來 了 解 中 國 的 情 况 ， 所 以 一 直 對 中 國 音 樂 有 很 大 的 情 意 結 。

8 0 年 代 在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讀 書 的 時 候 ， 雖 有 很 多 機 會 聽 不 同 類 型 的 音 樂 ， 但 也

不 知 為 甚 麼 ， 就 只 對 香 港 中 樂 團 的 音 樂 會 情 有 獨 鍾 ， 差 不 多 每 個 月 我 都 會 自

費 買 票 去 聽 ， 之 後 還 會 去 聽 電 台 轉 播 的 錄 音 。 記 得 當 時 關 廼 忠 總 監 和 陳 能 濟

先 生 都 是 我 的 老 師 ， 他 們 都 在 中 樂 系 ， 而 作 曲 系 的 中 樂 配 器 老 師 是 羅 偉 倫 先

生 ， 現 在 他 在 新 加 坡 。 記 得 二 年 級 的 時 候 ， 適 逢 香 港 音 樂 家 大 獎 有 作 曲 比

賽 ， 我 用 了 差 不 多 一 個 學 期 的 時 間 去 弄 了 一 首 西 洋 樂 器 編 制 的 作 品 ， 因 為 早

了 完 成 ， 離 deadl ine還 有 一 個 星 期 ， 那 幹 甚 麼 好 呢 ？ 然 後 我 們 就 寫 了 一 首 中

樂 編 制 的 曲 ， 當 時 在 中 樂 系 的 錢 國 偉 老 師 也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演 出 者 。 結 果 那 首

西 洋 曲 初 賽 便 game over了 ， 而 中 樂 曲 卻 拿 了 第 一 名 。 也 許 是 上 天 的 安 排 ，

我 開 始 轉 往 中 國 音 樂 文 化 的 方 向 走 。 當 時 我 是 作 曲 跟 巴 松 管 雙 專 業 ， 後 來 又

轉 學 中 國 音 樂 及 管 子 ， 葛 繼 力 老 師 就 是 我 當 時 的 管 子 老 師 。

畢 業 後 我 在 電 台 工 作 ， 期 間 成 立 了 民 族 室 內 樂 團 探 索 現 代 的 中 樂 創 作 ， 首 遇

的 瓶 頸 是 如 何 找 到 自 己 的 聲 音 及 如 何 表 達 的 問 題 。 後 因 參 加 了 亞 洲 作 曲 家 同

盟 在 仙 台 舉 行 的 音 樂 節 得 到 啟 發 ， 就 是 參 考 東 亞 不 同 地 區 的 樂 器 ， 如 日 本 的

尺 八 和 韓 國 傳 統 的 伽 倻 琴 、 打 擊 樂 等 去 完 善 樂 團 的 聲 音 ， 後 來 以「 構 建 中 樂

團 的 音 響」為 題 寫 了 一 份 很 長 的 計 劃 書，很 幸 運 拿 了 一 個 日 本 文 部 省 的 獎 學 金，

去 了 日 本 學 習 現 代 音 樂 創 作 。 畢 業 回 來 時 更 幸 運 地 遇 到 閻 總 監 ， 他 問 我 有 沒

有 興 趣 來 樂 團 。 當 時 第 一 次 為 中 樂 團 寫 的 就 是 大 家 經 常 演 出 的《 精 · 氣 · 神 》，

那是 1997 年我差不多畢業的時候創作的，在曾葉發博士指揮的一個音樂會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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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曾葉發就想看看陳明志這傢伙八年來學了甚麼東西，就演了《精 ·氣 ·神》

這個以東亞哲學為題材的作品。當時我沒有直接說是寫給 20年後還能聽的作

品，但經過這 20年來不斷地演，非常感謝它完成了歷史的使命。我相信江山

歷代人才出，很快有另外一首去取代這首作品。從這作品中，我覺得感恩的

是除了中樂團各位與總監的提拔之外，我們還應該做為一個香港人以香港中

樂團為傲，因為樂團有非常特別的編制和音聲，可演繹各類型的作品。

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豪感，因為香港中樂團有特別的音響結構，譬如完備的

編制，這是其他樂團沒有的。我們作曲家今後也應好好的去研發在這聲音架

構裡能出甚麼樣的作品。也許這個作品就恰恰是香港中樂團特有的，其他樂

團演不了。就好像《精 ·氣 · 神》當初寫的目標就是 80幾個人的樂隊，它是必

須要那麼大的聲場來演，所以才出現那麼細分的聲部，然後再一步一步過

來。當時的出發點除了音樂之外還有一個宏觀的音響結構，這也是我博士的

研究課題之一。後來在港中工作期間得到很多老師的指導，重新再把中樂學

起來，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學習。到了後來創作的瓶頸又出現了，就是大型

民族管弦樂這體裁應如何走下去？然後我決定出去尋找答案。在過去十年，

我先後從音響、劇場聲音、戲劇效果、如何去互動，做了不同的實驗。現在

我主要是做音聲與動態影像跟肢體律動，以及一些 VR、AR 跟MR聲音的研

究。我估計未來十年，或者更早，很多觀眾可能帶著眼鏡進音樂廳欣賞中樂

團多元的演出。可能我講得太早，估計十年後整個劇場的音響、現場的模式

可能會劇變，現在我們在「準備中」。

話說回來，40年是很難得的，人的一生不會有很多 40年，趁這個機會我想

提出一些實質的建議：我們在一個大數據的年代，這環節的題目是「委約創

作」，中樂團有二千多首作品。所以問題不是在大數據本身，而是如何利用

這個大數據。我們下一步可能要去好好的研究這二千多首曲的技法怎麼分，

民俗的、戲曲題材的、愛情題材的，如何將這二千多首曲重新建構、重組。

例如以戲曲為題材的，是否需要去找作曲家按現今的編制及音聲架構重新再

編或寫？又或找出我們缺少甚麼後再向下一步重新做計劃管理。另作曲家本

身都會有創作傾向，比如說我自己對戲曲有興趣的，我可以找一個重點學

習，一個作曲家不可能每一個題材、每一個技法都通曉。基本上除伍卓賢

外，我們這類作曲家的生活都很艱難，他寫一首大作品幾天便可完成，我則

需要兩三個月。

今年是香港演藝學院 33週年紀念，我是第一屆畢業生。因我是研究管子跟三

弦這類特別的樂器，我就跟余其偉老師說我想寫一首管子與三弦的雙協奏

曲。但是余老師就有一個要求：「陳明志你能不能七月前交譜？」我估計完成

不了，因為只剩一個月的時間就要交譜了。所以陳錦標說晚上去麥當勞工作

的那些人，其中一個就是我。我經常說在這個世代，能堅持自己風格去創作

的第一屆畢業生，現在還能生存的作曲家，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還是一個神

話。所以我們很希望香港中樂團能繼續開放這個平台，我們很想在閻指揮的

指揮棒下繼續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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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葉發首演陳明志的《精 ·氣 ·神》，大約是在 1 9 9 8 年或 1 9 9 9 年的「香港藝術

節」，一般都是由總監自己指揮的，那年我策劃了一個特別的項目，就是香

港和內地的作曲家互相首演對方的作品，然後再指揮自己的作品，我選了曾

葉發博士和何占豪老師他們兩位做客席指揮，當時曾葉發就選了《精 ·氣 ·神》

首演。

陳明志是個很有才華、也很有前瞻性的藝術家。不把他叫做作曲家而叫藝術

家，因為除了作曲外，他在策劃方面的能力也很強。所以說他剛剛從東京回

來的時候，那時 1 9 9 7 年我還未正式上任總監，我是候任總監的時候，我碰到

林樂培先生。林先生就把他介紹給我，這是我們香港的人才。中樂團得想辦

法用他，所以後來請他做我們的駐團作曲家。這駐團作曲家他做了很多的事

情，其中包括《中樂因您更動聽》那兩本書，上下冊。現在我們來看這兩本書

也 是 非 常 非 常 的 好，寫 得 很 好。 另 外 還 有 一 本 就 是《 大 型 中 樂 合 奏 觀 賞

秘笈》，一本小的插畫，到現在我們還是經常會用的。包括十八區的「香江

華采」也都是他提出來的一些非常好的建議。你雖離開港中，因港中現在沒

有這個駐團作曲家這個職位，但全世界的作曲家都可以是港中的作曲家。你

對樂團有很多的貢獻，我代表港中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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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講一個題目「香港中樂團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演出」。港中首任音樂總

監吳大江先生八年的艱難經營奠定了港中的堅實基礎。他作為港中走向世界

的一個先行者，曾經率團訪問過澳洲、新加坡、日本、韓國、泰國還有英

國。但是港中真正走向世界還是在音樂總監兼總指揮閻惠昌的率領下，走向

了更廣闊的世界。20 0 2 年的 2月 1 0 日，上午 1 1 點，在維也納金色大廳，閻

惠昌指揮了港中，舉辦了一場里程碑的演出，也就是 20 0 2 年「馬年春節中國

民 族 音 樂 會 」。開 場 曲 就 是 氣 勢 恢 宏、 威 武 熱 烈 的 山 西 民 間 吹 打 樂—

《大得勝》，是由張式業編曲。當樂曲進入尾聲高潮的時候，閻指揮是「韓信

點兵」，五名嗩吶演奏家以循環呼吸吹奏法，延綿不斷氣貫長虹的高音讓高

朋漢座的金色大廳掌聲四起。開場曲旗開得勝，全場上下洋溢著節日般的熱

烈氣氛。我本人躬逢其盛，不勝敬畏。緊接著演奏的是《趕街》，周煜國、

雷光耀作曲，是一首精緻民族管弦小品。指揮在把握詞曲的節奏、力度和音色

的變化時如工筆畫般的精緻出色。輕亮秀麗的笛子獨奏，拉弦樂美妙的歌唱

與轉調，頗有特色的二胡撥奏，生動地描繪出一幅在雲南大理少數民族趕街

的民俗風情畫面，十分引人入勝。

上半場中途曲目是中樂大師彭修文作曲的幻想曲《秦 ·兵馬俑》，這曲並非描

寫兵馬俑，而是述說古代士兵長年行役，離背故土之苦，和他們的妻子父母

盼親人歸家之情。音樂古樸深沉、哀怨悲壯、旋律淒清悲涼。和聲與配器，

豐滿精緻，自始至終，蘊含著中華民族歷史的民眾感。閻惠昌對全曲胸有成

竹、指揮若定。樂隊音準、協調，和聲清晰，聲部平衡，旋律動人。音樂內

在富有張力，樂團高超整體演奏水平，令聽眾驚喜。閻惠昌全心的投入音樂

的再創作，他的指揮滿懷激情，他始終在用心歌唱。在拉弦樂高胡和二胡齊

奏中段的淒美樂曲之時，他乾脆捨棄了指揮圖示，兩臂優美舒暢的線條與樂

隊演奏融為一體。音樂催人淚下，令人難以忘懷。幻想曲《秦 ·兵馬俑》受到

聽眾極其熱烈的歡迎，閻惠昌三次登台謝幕，掀起了音樂會上半場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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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演奏的第一首樂曲是香港作曲家林樂培為 1 9 7 9 年「國際兒童年」而作

的《昆蟲世界》。這是一部運用現代技法，既採用了五調型、多調式、現代和

聲與複合音色等手法譜寫的民樂合奏曲，被喻為香港音樂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之作。全曲共分五段，每段以一種樂器為主體，採用擬人化的手法描繪群蜂

「嗡嗡」的拉弦樂，蜻蜓點水彈撥樂，春蠶吐絲吹管與拉弦的泛音，穿花蝴蝶

聲和昆蟲世界中樂合奏。在閻惠昌的指揮下，樂隊的演奏可與西方神律樂團

的風格相媲美。音樂形象生動、栩栩如生、色彩斑斕、情趣各異。閻惠昌的

指揮不但與樂團的演奏水乳交融，並能巧妙而適度的與聽眾交流。我在現場

聽那個群蜂嗡嗡的一段就感覺那個蜜蜂四出，舞台上飛到低排的聽觀眾席

來，聽眾也就情不自禁地笑了，營造了一派少有的輕鬆幽默藝術欣賞氛圍。

全曲奏畢，作曲家應邀登台謝幕，這不僅是林樂培先生的光榮，也是華人作

曲家的光榮。是「馬年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的創舉，錦上添花，意義深遠。

林樂培先生興奮不已，他稱讚道：「指揮把《昆蟲世界》處理得生動自然、出

神入化、趣味盎然，我很感動可以欣賞。」

音樂會壓軸曲目為《西北第一組曲》，譚盾作曲，全曲是在金色大廳首演。音

樂高亢渾厚、純樸甘美，充滿豪情。組曲的四個樂章再次突出和顯示了樂團

整體高水平的穩定性和成熟性。金色大廳沸騰了，聽眾對指揮家閻惠昌和樂

團精湛的表演，報以暴風雨般的、有節奏的持續掌聲。因聽眾一再要求，樂

團返場加演了《彩雲追月》、《步步高》和《賽馬》。港中「馬年春節中國民族音

樂會」馬到成功。這成功大大的突破自 1 9 9 8 年虎年以來，金色大廳新春民族

音樂會的模式，全方位、高品味地展現了中樂作品。指揮和樂團具有的高度

專業水平，充分體現了港中追求音樂至高境界的精神。這一成功標誌中樂演

奏藝術邁入了新時期，及中樂團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的新時期，以及中樂走

向世界的新時期。這裡順便說明一下，20 0 2 年是馬年，因此港中的維也納

之行和整個歐洲的巡演也得到香港賽馬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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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仕春主任說 40年前的創團音樂會，至今還在台上的包括他就只剩三人，當

時在台下的到現在可能只有我一個人。明天我們同樣在大會堂音樂廳重演 40

年前創團的一套節目，港中過去 40年走過的一段路真不簡單，人差不多全都

換了。我現在要說的「國際拓展」即是中樂團到海外去演出的情况（內地及台

灣除外）。我後來統計了一下，我們公司化之前出去 1 3 次，公司化之後出去

海外 23次。公司化之前有 25年，公司化到今天大概有 1 5 年。我們到了甚麼

地方演出？ 20 0 2 年公司化後，中樂團去過 20 個國家，70 個城市。如從樂

團成立開始算，則去過 85個城市。公司化後演出 1 4 4 場，包括公司化之前的

話則有 1 7 6 場，很清楚的說明公司化之後樂團出去的機會較多。港中可以說

是香港所有藝團中到海外演出最多的團體。這統計數字大概是從 20 0 1 年 4月

1 號公司註冊的日期，到今年（20 1 7 年）6月到內地去為止。為甚麼以前那麼

少到海外演出？這是以前市政局所給樂團的錢只能夠用在香港，這一點可能

很多人不知道。所以那個時候不能夠到海外演出，一到海外演就要另得自行

籌錢。

港中第一次到海外演出是 1 9 8 2 年，到澳洲的布里斯班參加英聯邦藝術節。

那一次也是樂團第一次到悉尼歌劇院的音樂廳，因為是去英聯邦藝術節，所

以獲政府額外撥款。同年吳大江帶領樂團第一次到新加坡藝術節演出。到

1 9 8 3 年參加日本東京舉辦的時裝展，當時是香港的時裝在日本演出，帶上中

樂團去伴奏。1 9 8 4 年到南韓、1 9 9 0 年到日本，均是參加亞洲音樂節，演出

亞洲作曲家的作品。1 9 9 2 年第一次到美洲去；1 9 9 4 年再到日本；1 9 9 6 年

到美國的紐約，那次是石信之帶團，從東岸到西岸，逗留時間也比較長。

1 9 9 7 年閻惠昌先生來到中樂團，他還沒正式上任就得帶團到新加坡演出，那

次對閻總來說是匆忙，同年香港回歸後樂團便到加拿大演出。1 9 9 8 年是第一

次到歐洲，在荷蘭參加一個對比藝術節。那次演出了兩場，其中一場在鹿特

丹。從 1 9 9 8 年算起，港中到歐洲至今已有 20 年。20 0 0 年時只有一個三人

小組到悉尼去參與奧運活動。同年一個小樂隊再到新西蘭，應是在一個酒店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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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老師也提到，20 0 2 年樂團到維也納的金色大廳及到德國去了。那年我也

有隨團，那次的場面真的令人難忘。當時我們开始相信中樂是真的能打開世

界市場，因可看到演出完結後觀眾的反應，對中樂真的好像沒有民族之間的

障礙。20 0 2 年是很關鍵的一年，讓我們樂團對中樂在西方能夠有一定程度

的开拓與發展。同年樂團也到美國華盛頓演出，我找了一個紀錄，說閻總當

時返場八次。接下去 20 0 2 年到東京，那次是在一個飯店演出。20 0 3 年到倫

敦，在自然史博物館演出。因博物館裡有一隻很大的恐龍，回來後我寫了一

篇文章《和恐龍共舞》。20 0 4 年有一次很特別的演出，因那年是中法文化年，

在巴黎的「聖但尼藝術節」演了兩場，其中一場在教堂。那年好像陳永華也有

隨團，後來我看紀錄說每場都加演了三首樂曲。樂團離場了，觀眾還站著沒

有離開。

在 20 0 4 年，港中分別到了德國、捷克、愛爾蘭三個國家演出。20 0 5 年到美

國華盛頓和紐約，那次又舉辦了一些工作坊，十分紅火，及後在紐約林肯中

心演出。接著 20 0 6 年到了新西蘭和澳洲，那次也演了很多場，從奧克蘭到

墨爾本，再到悉尼。然後到倫敦，那次也是一個小組在四季酒店演出。還有

一次很特殊的外訪，一個四人小組到越南參加新春華人活動，那次也是去得

很匆忙。接下去就是到加拿大，從多倫多到溫哥華，那次是一個 1 1 人小組。

所以 20 0 7 年之前，有很多機會都是小組出去演出，主因是那時不容易找資

金讓整個樂團出去。20 0 7 年的時候到過俄羅斯，那是閻惠昌、閻學敏及我

帶隊，先后到莫斯科和聖彼德堡，都是 1 1 個人小組。20 0 8 年開始就有一個

很大的改變。那年到英國的四個城市，演出也是比較特別，真的是一個演出

公司請我們去，演出費也較高。那次在倫敦的皇家節日大廳演出，有二千多

個座位。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是二胡還沒有換成環保胡琴，在那個場地演出

時，其他環保胡琴的聲音和二胡的聲音很清楚的分別開來。所以那次回來

後，閻總就有壓力要全部換成環保胡琴。

其實那個演出大廳的空間很大，跟我們香港大會堂、文化中心最不一樣的是

聲音擴散得很緩慢。所以你得聽出來那個層次很清楚。我們在上面一聽，為

甚麼兩種胡琴的聲音分得好像油和水一樣，分得太清楚了。在香港大會堂就

不太覺得，因為那個聲音沒有擴散得這麼厲害。到 20 0 9 年還有一次很特殊

的演出，那次演出是和湯沐海有關係。因為那一年樂團到比利時參加「克拉

勒國際音樂節」，有一個演出是每個樂團半場。那一年我相信對樂團來說印

象也是很深，因為那個音樂節是非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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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 在 同 一 年 到 了 紐 約 卡 內 基 音 樂 廳 演 出 。 音 樂 廳 內 的 反 應 也 是 很 厲

害 。 那 一 年 我 也 跟 著 去 了 ， 我 坐 在 二 樓 看 去 ， 一 些 觀 眾 差 不 多 是 瘋 狂 一 樣 。

特 別 是 在 最 後 用 手 鼓 回 應 要 求 加 演《 黃 河 暢 想 》時 ， 就 是 沒 有 想 到 美 國 的 觀 眾

和 歐 洲 觀 眾 一 樣 ， 聽 得 十 分 投 入 。 所 以 在 卡 內 基 音 樂 廳 演 出 後 ， 在 報 紙 上 的

評 論 都 寫 得 很 好 。 同 一 年 的 1 2 月 ， 再 到 比 利 時 的 布 魯 塞 爾 去 ， 有 九 個 人 小 組

去 演 出 。 在 2 0 1 1 年 ， 那 年 本 來 應 該 是 到 非 洲 去 的 。 第 一 站 在 挪 威 的 北 極 圈 裡

三 百 公 里 內 的 地 方 ， 是 北 極 圈 的 小 巴 黎 。 那 時 是 零 下 溫 度 ， 是 第 一 次 環 保 胡

琴 去 到 這 麼 低 溫 的 城 市 演 出 。 那 次 很 特 別 ， 我 們 將 所 有 胡 琴 從 酒 店 拉 到 雪 地

去 拍 照 ， 拍 完 照 後 再 拿 來 演 ， 很 是 過 癮 。 那 年 是 很 特 別 ， 本 來 最 後 一 站 要 到

埃 及 亞 歷 山 大 和 開 羅 演 出 ， 當 我 們 在 北 極 圈 演 出 的 時 候 ， 埃 及 爆 發 茉 莉 花 革

命 ， 整 個 城 市 很 多 人 都 上 街 了 。 所 以 演 出 公 司 當 時 就 說 ， 香 港 政 府 已 經 發 出

了 紅 色 旅 遊 警 示 ， 所 以 就 取 消 了 行 程 。 所 以 從 2 0 1 0 那 年 到 現 在 ， 那 個 演 出

公 司 也 很 有 承 擔 ， 說 看 甚 麼 時 候 再 安 排 我 們 到 非 洲 去 。 因 為 那 年 如 果 我 們 去

了 ， 港 中 就 成 為 第 一 個 到 過 全 世 界 五 大 洲 的 中 樂 團 。 那 一 年 去 不 了 ， 幸 好 也

沒 有 去 ， 因 為 去 了 也 真 的 比 較 危 險 。

那 一 年 ， 環 保 胡 琴 從 北 邊 挪 威 跑 到 南 邊 瑞 士 ， 只 是 幾 天 的 時 間 。 瑞 士 的 琉 森

文 化 和 會 議 中 心 音 樂 廳 也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音 樂 廳 。 那 個 演 出 也 是 很 沸 騰 ， 人

們 說 瑞 士 人 比 較 保 守 ， 但 是 也 發 覺 他 們 對 中 國 的 民 族 音 樂 也 是 投 入 得 很 厲

害 。 還 有 一 個 更 特 別 的 地 方 就 是 馬 廄 音 樂 廳 ， 那 是 將 一 個 很 傳 統 的 、 很 老 的

農 莊 裡 面 養 馬 的 地 方 改 建 而 成 。 聲 音 也 是 很 不 錯 ， 演 出 也 是 很 特 殊 ， 後 台 在

另 外 一 邊 的 樓 房 裡 面 。 喜 歌 劇 院 是 一 個 很 漂 亮 的 一 個 東 德 歌 劇 院 ， 裡 面 是 很

輝 煌 的 一 個 場 所 。 那 次 也 是 很 多 人 是 很 感 動 。 我 記 得 有 一 個 華 僑 作 曲 家 就 跑

過 來 看 ， 看 完 之 後 還 提 出 了 一 些 意 見 給 我 們 。 記 得 他 是 菲 律 賓 的 一 個 作 曲

家 。 2 0 1 3 年 到 俄 羅 斯 去 ， 我 看 對 整 個 團 的 團 員 來 說 也 是 印 象 很 深 ， 那 次 每 到

一 個 地 方 演 出 ， 俄 羅 斯 觀 眾 的 反 應 也 是 非 常 熱 烈 。 有 一 場 演 出 應 該 是 在 1 0 月

6 日 ， 在 葉 卡 捷 琳 堡 ， 演 出 之 後 很 多 觀 眾 擠 到 台 上 ， 捉 住 閻 總 和 其 他 演 奏 員

要 簽 名 拍 照 。 很 久 都 不 走 ， 那 次 拖 到 很 晚 才 完 結 。 但 是 在 莫 斯 科 演 出 ， 因 為

配 合 香 港 在 那 邊 做 的 一 個「 香 港 巡 禮 」活 動 ， 演 出 就 只 有 一 個 小 組 。 

到 2 0 1 4 年 再 到 新 加 坡 去 ， 恰 好 是 1 5 年 前 閻 總 剛 上 台 時 去 過 ， 然 後 這 是 第 二

次 到 新 加 坡 去 。 那 次 是 在 濱 海 中 心 演 出 ， 那 次 演 出 在 新 加 坡 有 很 熱 烈 的 反

應 。 演 出 之 後 ， 在 那 邊 的 音 樂 界 一 些 朋 友 也 寫 了 不 少 文 章 。 2 0 1 5 年 到 北 歐 的

芬 蘭 和 愛 沙 尼 亞 去 。 那 次 在 赫 爾 辛 基 舉 辦 了 三 場 教 育 演 出 ， 是 周 熙 杰 指 揮

的 。 那 音 樂 中 心 音 樂 大 廳 也 是 一 個 很 現 代 的 音 樂 大 廳 。 接 著 到 愛 沙 尼 亞 兩 個

城 市 去 演 出 。 那 次 也 是 反 應 十 分 熱 烈 ， 每 場 的 觀 眾 全 都 站 起 鼓 掌 。 2 0 1 6 年 就

沒 有 出 外 演 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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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就是繼 20 0 9 年後兩個樂團同期在舉行冬季奧運的索契演出。巴舒密特

帶領莫斯科精英室樂團，我們中樂團也是一個 30多人的小樂隊，兩團同台演

出。兩個團在同一樂台，就好像兩個樂團在比武一樣。那個比試的過程裡，

其實是對中樂團很不公平的。為甚麼說很不公平呢？因為排練的時候還在

改。我印象很深的是，原來巴舒密特本來沒有準備要拉中提琴的，後來他們

的人突然說我來拉中提琴，原來是大提琴。還有那個柴可夫斯基不是以前的

那個柴可夫斯基，是一個現代俄羅斯作曲家，他寫了一首作品，兩個團一起

演出。原計劃說好是閻總指揮的，他還跑到酒店來打擾了我們一個晚上說要

怎麼樣處理。但是那首作品其實也經過香港作曲家修改過了。後來巴舒密特

到了音樂廳排練才強行由他自己來指揮，臨時由閻總監來指揮譚盾的《卧虎

藏龍》。最後我們看現場的反應，中樂團的演出，特別是後來加演時的反應

很是厲害。

再下來就是在韓國統營的演出，那次演了一些韓國人的作品，因為參加統營

的藝術節，還要配合他們的主題，演一些統營作曲家的作品。我個人覺得中

樂團每次到海外演出，特別是到歐洲去，觀眾反應比在香港熱烈得多。很多

地方的人說一般觀眾很少起立致敬，但是中樂團去了，最後他們一般都會站

起來鼓掌。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從東方來的文化感到好奇，另外是港中帶

出去的都是交響化的作品，交響化的作品對他們來說色彩變化大。還有環保

胡琴帶出來的音色色彩比較接近他們西方音樂的審美趣味。還有一點就是，

港中到海外演出時，越來越懂得照顧劇場的氣氛和觀眾的情緒。所以最後加

奏的時候，音響和觀眾一起互動，那個也是將觀眾的情緒推得很高。當然我

們不要忘記，這幾年崛起的中國文化，很多地方的人都很有興趣。中國的東

西來到，他們都是很高興來參與。另我也看到樂團在進行我們剛才說到的年

青化。一般來說年青人到海外演出時吸引力都比較強。特別今年 2月我們到

俄羅斯演出，每次演出之後觀眾都捉住我們的團員去交流，拿他們的樂器去

玩，還要教他們那個樂器要怎麼演奏，那是不容易的事。

最重要的一點，拓展市場有一前提，就是人才培養。我們的作品怎樣發展，

我們怎麼樣將樂團的基礎立足香港，這個辦得好了，你才能夠走出去面對世

界。所以前提是基本，即是前面的幾個部分辦不好的話，你說面對世界，那

就是空話。所以我看我們還是把基本做好，基本在哪裡？就是在排練，從排

練做起。所以今天這個座談會安排在這裡，明天我們才到音樂廳去，是有一

定的理由。從這裡帶出的一個故事很多，畢竟我們已走了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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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的環保胡琴得以完成，如果沒有周凡夫先生在 20 0 8 年倫敦演出回來後

不停地跟我說：「閻總，不行！不行！二胡必須換，二胡必須環保。不然不

行！你看就是二胡不行，聲音就是不行。到皇家節日大廳裡面，二胡沒聲

音，你看高胡、中胡多好歌喉，就是二胡不行，一定要換。」我是因為那個二

胡沒有達到傳統二胡的聲音，幾次讓我換我都駁回去。就因為那次他大聲的

疾呼，後來我們回去把二胡都換成環保胡琴。那次演奏就作為一個最重要的

里程。所以感謝周大哥。

還有回應「克拉勒國際音樂節」的演出也是比較特別。我們在去的時候壓力很

大，是因為同一場有我心目中的偶像湯沐海先生。他上半場指揮比利時的皇

家交響樂團演出，下半場是我們，我自己接棒，那個壓力很大，因為面對著

一位我敬佩的指揮大師、偶像。他指揮的是皇家交響樂團，我們是一個中樂

團。我們都在不同的藝術領域上，我們不是說比賽，但有一點競賽的性質在

其中。但在演完之後，從音樂廳到記者會和最後的部分，那些觀眾只要看見

我就「呼哈呼哈呼哈！」對港中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們在記者會裡基本都是

被包圍，記者一直在跟我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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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港中已合作 20多年，期間參加了很多活動。最近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

大賽」後，我因要寫報導而將幾屆比賽整個過程和材料讀了一遍，有很多感

觸。港中在公司化後 20多年取得很多的成就，我們不要排甚麼第一第二，因

為內地有很多團體，要說誰是第一可能有點不太恰當。但我確信能成為這樣

一個世界級樂團，其成功的主因就是在於藝術理念。

首先是堅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點就做得非常好。其次是面對當前這種多

樣化及多元文化的格局，須有一種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和藝術理念。我對這

兩點感觸特深。其三就是港中在我心目中做到了真正的「六個一流」。我忘了

是 1 9 9 7 還是 1 9 9 6 年，閻惠昌當時是高雄市國樂團的指揮，帶樂團到北京來

演出後，我跟他做了一個很長的訪問。後來我單獨寫了一個評論，當時我在

那文章中說「一流樂團」應具備「四個一流」：演奏一流、指揮一流、創作一流、

管理一流。

後來我參加了港中的樂器改革後，回去我也寫了報導。當時我就覺得還應該

加上「樂改一流」，因為中樂團的發展和交響樂團不一樣，交響樂團已經發展

了幾百年，早已成型了。樂隊的編制，包括樂器的使用、樂器本身的性質基

本 上 經 已 成 型。而 中 樂 隊 的 樂 器 改 革 是 阻 礙 中 樂 藝 術 發 展 的 一 個 很 大 的

瓶頸。我記得當時閻總監跟我說，他是非常有信心，請看我們港中下一步怎

様 做 。 當 然 後 來 做 得 非 常 好，阮 老 師 也 做 了 專 門 的 介 紹。 我 也 寫 了 相 關

的 文章，阮老師也有文稿在我們雜誌發表。我前兩天有個新的想法：其實這

個樂器改革，它本身就是一個科學實驗和研究活動。所以我建議以後應加上

「科研一流」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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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專業人才培養」，港中實在辦了很多。因這次我寫的文章就收錄很多關

於這方面的數據，包括跟台灣聯繫，專業方面的「躍動的音符」計劃等。另一

是惠及社會的服務，如具普及性的胡琴節和國樂節等。這兩方面都可歸類為

教育領域，因它承擔了很多我們在內地實際上是文化職能部門要做的事。所

以我想說港中達到了「演奏、指揮、創作、管理、科研、教育」六個方面的一

流。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樂團都要去達到這六個方面，實際上也是不可能。

但我想前四個應是最基本的目標，後面科研和教育兩方面能夠做到就更好。

時間證明港中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所以這「六個一流」是我對港中的

一個評價。

到目前為止我開了一天的會，好像還沒有人說港中不足之處。先是樂器改革

方面：環保胡琴我覺得不錯，但革胡和低音革胡在音量和音質是不是還有待

提高的空間。因它畢竟是板膜共振，我雖不懂皮膜的張力及聲學，但覺得它

和板材共振產生的音量和音質還是多少有點欠缺。樂團在北京演出時，一些

學 校 老 師 也 有 這 種 感 覺。當 然 這 比 原 來 的 已 有 天 淵 之 別 ， 原 本 的 完 全 是

皮 革。這 一 點 我 希 望 可 以 有 提 升 的 空 間，當 然 現 在 的 成 果 我 是 給 與 充 分

的肯定，我也寫文章發表，但如有改善就更好。

我再提另外一個 1 0 年 前 我 就 曾議論過的問題。當時不管男女團員都是穿

長衫，我就想這是哪座寺廟的樂隊？及後我參加了很多港中的活動，看見很

多年輕團員們都很醒目漂亮，為甚麼一上舞台都變樣？我上次用了「像尼姑

似的」不太中聽的詞來形容她們，但現在我覺得這就是堅持傳統的體現。

我們女士也有傳統服裝，像旗袍難道不傳統嗎？話得說回來，將來能否改為

半場是這樣的服裝，再有半場是現代的服式。這樣的話，我們樂團不僅有非

常動聽的樂聲，在視覺上也更為亮麗。這是我對樂團服裝的意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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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場座談會實在是非常受教，我們看到港中 40年全方位的作為。她十分

敬業，精進於藝術追求，包括樂器改革。于慶新說的「六個一流」我都完全

同意。我就說一下我的體會，今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港中是一流的職業

樂團，不斷在追求藝術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

好的教育，因為她始終沒有忘掉使命，就是社區服務。慶新說的「教育」，我

叫它做「社區服務」，他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麼一個樂團，地方並不大，

但她充分發揮了一個樂團在一個地區，在香港這般彈丸之地的城市的作用，

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間，包括鼓樂節、胡琴節、揚琴節、笛簫節等。在這麼一

個環境下，經營出港中的成就。我們的排練廳還有各式各樣的培訓班，不停

普及地訓練成年人吹笛子，這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觸。

我真希望每個樂團和學校都應該去做這樣的事，尤其是大學，他們需要去服

務社會。因為大學受納稅人的錢支持來辦教育，反過來你應該要服務社會。

沒有人講關於港中的這一點，以我對細節的觀察所得，使我深受教育，非常

的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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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非 常 高 興 ， 我 第 一 次 來 參 加 港 中 的 週 年 慶 典， 我 感 到 很 榮 幸。就 像

梁茂春教授所說，「四十不惑」，樂團經過 40 年後，更加堅定去追求自己的

價值和文化信念。港中作為香港的一個文化大使，這 40年取得非常輝煌卓越

的成就。今天介紹了五個單元，我覺得除了這個委約費稍微比較內地低了一

些外，其他所有方面都值得內地的樂團學習，包括我們的高校。

徐院長說我們中樂團做了很多其實大學應該做的事情，大學的功能是人才

培養、學術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現在還有一個國際化合作。由三大

功能變成四大功能，再變成現在五大功能。實際上我們中樂團 40年走來，它

跟內地的樂團有些不一樣的是，內地的樂團只是演出，委約創作的少，它只

是做自己的事情。高校也是，會做人才培養，但是關起門來培養，門都不

打開。所以我覺得中樂團有很多不同的經驗，你們做了很多大學或者其他機

構要做的事情，其實很多界限已經向社會全面開放。藝術的邊界已經跨學科

地打通了。我們高校也一樣，我覺得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借鑒，可以相互的

學習。譬如對於今年中樂團跟香港演藝學院之間的合作，我很受啟發。

我這次主要是來學習的，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講一下有關國家啟動了「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世界的第四大灣區。現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 1 4 , 0 0 0 億美金，超過了舊金山灣區。粵港澳

地區正在全方位地推動區內合作，以前粵港澳合作是一個外在的相互合作，

這次國家提出了這個項目之後變成內部的合作。珠三角之間，高校、藝術團體、

大劇院，可能是在中國所有地區裡最密集的。原本我們中國是以北京為中心，

其他的是副中心。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雄安新區、北京、天津變成

一個京津冀，還有一個長三角，三個地區變成三大中心，可能以後還要加一

些副中心。譬如說長江的上游有一個重慶，北部灣有一個東盟，還有一個

渤海灣，它們以後會是副中心。

香港有一個中樂團和管弦樂團，隔壁就有一個深圳交響樂團，還有一個廣州

交響樂團、廣東省民族樂團，還有一個澳門交響樂團。距離都是幾十公里。

珠三角內的國際高水平、高等級的大劇院也有很多，香港大劇院的隔壁就有

個深圳大劇院，深圳大劇院的旁邊就有一個深圳保利大劇院，是由北京保利

集團經營的。還有廣州大劇院、廣東星海音樂廳，隔壁就是中山大劇院和

珠海大劇院。幾十公里一個又一個大劇院，這樣密集程度在別的地方很少有。

我們星海音樂學院和廣東省港澳辦、香港特區駐廣東省辦事處、中聯辦都進

行了聯繋。所以我們想在 1 2 月份建立一個粵港澳大灣區音樂教育與藝術發展

的聯盟，希望能夠把人才培養、藝術創作、藝術展演、文化產業、學術研究

這些資源全部整合打通，優勢互補。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首先是在經濟上的，

但在接下來的經濟高度國際化過程當中，必然會帶動文化藝術蓬勃地發展。

所以希望我們的合作會做到優勢互補，找到一個機制使各自的長處推動各方

面的發展。我今天到了中樂團，也要請中樂團12月 1 1日到我們星海音樂學院，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的音樂教育和藝術發展聯盟。我明天就到香港演藝學院去

跟他們談，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團體加進我們的聯盟，然後下一步我們一定能

找到很好的機制進行整合，把我們這地區的文化藝術事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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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跟 香 港 中 樂 團 4 0 年 的 交 情 ， 閻 總 監 、 錢 總 監 打 電 話 給 我 說 一 定 要 親 自 來
跟 在 座 的 各 位 分 享 。 首 先 我 要 跟 所 有 團 員 致 上 最 高 的 敬 意 ， 樂 團 4 0 年 来 積 累
這 麼 多 成 果 ， 都 是 你 們 辛 苦 得 來 。 

香 港 中 樂 團 成 立 於 1 9 7 7 年 ， 而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則 於 1 9 7 9 年 成 立 ， 經 兩 年 的
籌 建 後 到 1 9 8 1 年 左 右 才 正 式 啟 動 。 可 是 到 了 1 9 8 4 年 ，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停 辦
了 ， 說 沒 有 曲 子 好 演 ， 沒 人 可 以 來 訓 練 。 好 不 容 易 由 團 員 聯 名 把 我 從 大 學 裡
請 來 ， 那 時 我 說 要 進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 我 的 老 師 們 都 罵 我 ， 沒 有 一 個 人 同 意
我 接 任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 那 是 1 9 8 4 年 ， 台 灣 有 一 個 很 好 的 保 護 規 則 ， 團 員
全 體 都 寄 生 在 大 學 裡 ， 只 是 徵 召 來 當 團 員 ， 幹 不 好 可 返 回 學 校 任 職 。 只 有 我
要 辭 職 務 就 直 接 到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 如 我 幹 不 好 就 成 無 業 遊 民 了 。 不 是 學 校
不 給 我 回 去 ， 而 是 我 自 動 放 棄 。

就 任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後 ， 我 完 全 以 香 港 中 樂 團 為 榜 樣 ， 甚 至 是 競 爭 的 對 象 。
吳 大 江 先 生 領 導 香 港 中 樂 團 的 時 候 ， 樂 團 業 務 非 常 蓬 勃 ， 作 曲 家 、 民 族 音 樂
的 演 奏 者 及 大 量 的 委 約 作 品 ， 管 它 好 曲 與 否 ， 全 都 來 了 。 我 就 選 好 的 作 品 帶
到 台 灣 演 奏 ， 在 前 三 、 四 年 ， 我 選 的 曲 演 完 了 ， 就 找 香 港 、 內 地 的 作 品 。 那
時 內 地 的 作 品 是 絕 對 不 能 在 台 灣 演 出 ， 但 我 就 照 演 ， 其 後 內 地 的 作 品 就 在 台
灣 全 部 公 開 了 ， 至 今 政 府 也 沒 有 來 找 我 。 那 時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可 說 是 異 軍 突
起 ， 本 來 台 灣 的 大 學 國 樂 社 團 非 常 蓬 勃 ， 但 都 是 演 那 些 以 前 或 傳 統 的 曲 子 。
看 到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演 了 內 地 的 曲 子 後 沒 事 ， 就 紛 紛 來 要 曲 子 演 了 。

但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也 帶 來 了 當 時 一 個 很 糟 糕 的 問 題 ， 因 大 家 都 去 聽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 不 去 聽 高 中 、 大 學 的 國 樂 社 團 ， 於 是 他 們 撐 不 下 去 ， 團 員 也 不 去 國
樂 社 團 教 學 了 。 我 就 跟 我 的 團 員 說 你 簽 了 這 個 學 校 ， 絕 不 能 放 棄 ， 民 間 的 社
團 要 是 沒 有 了 ， 我 們 這 個 樂 團 就 不 存 在 ， 一 定 要 相 輔 相 承 才 成 。 我 那 時 候 根
本 不 清 楚 我 的 團 員 去 兼 多 少 課 ， 只 要 不 影 響 我 的 樂 團 演 出 ， 你 能 夠 去 多 少 學
校 ， 我 都 鼓 勵 他 們 去 。 那 時 沒 有 作 曲 和 演 出 費 ， 所 以 誰 要 曲 子 ， 樂 團 就 會 給
他 們 ， 因 市 立 國 樂 團 是 市 民 的 ， 就 是 公 家 的 機 構 ， 不 可 以 不 給 。 因 此 ， 大 量
曲 子 流 落 在 台 灣 ， 特 別 是 台 北 的 學 校 。 於 是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就 慢 慢 進 化 至 比
較 領 導 的 地 位 ， 一 直 到 現 在 。 雖 然 我 已 離 開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3 0 年 了 ， 但 我 還
是 在 每 一 層 面 都 以 香 港 中 樂 團 為 目 標 ， 它 是 一 個 競 爭 的 好 朋 友 好 伙 伴 ， 我 們
一 定 要 努 力 追 上 去 。

回 到 這 個 座 談 會 ， 第 一 單 元 ： 人 才 的 培 訓 。 只 有 這 一 點 我 沒 比 上 閻 總 監 ， 因
為 在 台 灣 做 不 到 。 我 當 初 也 想 到 我 必 須 這 樣 做 ， 可 各 位 知 道 ， 參 加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的 團 員 都 是 從 外 鄉 被 調 進 來 ， 當 初 沒 人 承 認 我 是 國 樂 團 的 人 ， 我 要 去
與 大 學 的 音 樂 學 院 、 藝 專 、 文 化 大 學 音 樂 系 談 合 作 。 各 位 ， 我 說 一 些 不 客 氣
的 話 ， 大 學 的 教 學 是 封 閉 的 ， 出 來 的 子 彈 上 不 了 膛 。 要 放 得 開 像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才 能 成 事 ， 當 然 還 得 由 香 港 中 樂 團 去 做 溝 通 的 工 作 。 這 點 抱 歉 我 没 能 做
到 ， 所 以 我 非 常 佩 服 。 香 港 中 樂 團 成 立 後 ， 考 進 樂 團 的 幾 乎 都 是 內 地 來 的 樂
友 ， 因 為 水 平 太 高 了 。 演 藝 學 院 初 期 流 傳 的 的 口 號 是「 一 流 設 備 ， 二 流 師 資 ，
三 流 學 生 。」可 看 現 在 的 香 港 中 樂 團 裡 香 港 團 員 的 比 例 ，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因 這 樣
的 合 作 ， 香 港 中 樂 團 與 演 藝 學 院 都 成 功 了 ， 雙 方 都 是 贏 家 ， 真 的 了 不 起 。

其 次 是 當 初 我 去 台 北 市 立 國 樂 團 後 ， 我 接 触 到 很 多 作 品 ， 香 港 的 作 品 有 些 已
經 寫 得 很 前 衛 ， 像 林 樂 培 老 師 的 曲 子 ， 簡 譜 根 本 演 不 了 。 我 知 道 未 來 簡 譜 絕
對 沒 有 辦 法 適 應 現 代 的 作 品 ， 簡 譜 只 能 演 奏 傳 統 的 樂 曲 ； 反 之 ， 傳 統 樂 器 的
演 奏 家 看 五 線 譜 演 奏 ， 拉 出 來 就 是 四 不 像 ， 非 得 要 用 簡 譜 去 拉 ， 才 有 味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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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們知道中國內地第一個提倡中樂團看五線譜的是哪一位？我不過是第
二位，在四、五十年前，內地的吳國昭先生，他從比利時留學回來後，就提
倡中樂團要看五線譜演奏，可人家根本不睬他，所以沒辦法執行。我到北市
國以後，我一定要讓團員試看五線譜，並且一個星期後要考試。於是北市國
一個禮拜之後全部看五線譜演奏，有時我請歌手來，早上排練聲調上不去，
我的團員看五線譜還得馬上看譜移調。當然，簡譜又不能不會，他們要兩棲
作戰。現在你若到台灣的小學去，會發現誰都會看五線譜，因為他們幾乎都
會彈鋼琴，反而要教他們看簡譜。所以我覺得在人才培訓裡，教育其實是半
強迫的，修者通常都不願意，但你認為對的就要強迫他們進修。

我回應的第二單元是社區服務，中樂團全都有了；我很羨慕你們，我們那時
候的社區服務沒有任何經費，只能從我有限的經費裡調用，如以現在的台灣
來說，我挪用經費會被抓去坐牢。因台灣的經費一般是一年前申辦，—個蘿
蔔一個坑，也就是只能種蘿蔔，不可以種別的。我當初的經費裡，人事費佔
90%，業務費只有 1 0%。試想，一個 40人的樂團，業務費只有 1 0%，沒錢
他們做甚麼？後幸得市長增加撥款才能成事。社區服務就這樣慢慢開展，並
開拓到鄉里服務，當然期間也經歷了不少波折。到後來我到省交響樂團時，
我的社區服務已達至全台灣省了。

香港並不大，我相信社區服務你們也一定會常去。社區服務其中一個樂趣的
是當你看到受眾方那麼感動，我覺得我們團員應該也會感同身受。我知道你
們很累，但是憑著這樣的服務熱情，就不會覺得辛苦了。

第三部分是樂器改革，也是我在台灣做不到，但香港做到。我們中華民族的
樂器很多，且大部分都是單打獨鬥的樂器，沒有混合在一起。全世界還沒有
一個國樂團不用分組就演出，試想，30把胡琴能夠出來同一聲音？彈撥樂都
是落點，大珠小珠落玉盤，能漂亮？除非你一組一組分開來，把它洗得乾乾
淨淨，你才有可能得到完美的聲音，才可勉強的跟西方的交響樂抗衡。

樂器要改革，多少人改革了？我最佩服是香港中樂團，阮仕春兄從團裡下
來，開展了這個第二春，我覺得他第二春比第一春過得還要精彩，了不起。
當然兩位總監的支持，還有香港政府的投資，才能成事。但一件樂器要改
革，談何容易？正反兩面一定都有，以我看來，現在的中樂團已經不是傳統
的樂團，是當代國樂、當代中樂、當代的樂團，傳統的樂器已經很難在這裡
擔以重任。有一天，1 0 年或 20 年後，恐怕胡琴，真正蟒皮胡琴，可能連飛
機都上不去，全都被抵制了。這個樂器正反兩面，獨奏家，真正獨奏家，你
讓他去獨奏，才不用這個，我還在用蛇皮演奏，可是有朝一日，那日子還是
會來。

環保胡琴對樂團來說，它把聲音至少接近統一的境地，成為可融在一起的樂
器。照理說，香港中樂團現在是擁有全華人區樂團最美的音色，因為你們的
樂器音色統一，如果你們還覺得不夠好，那便是你們的問題。我現在就跟仕
春兄說一句肺腑之言，我們的樂器繼續改革下去是了不起的功勞，你絕對會
歷史留名。我很願意現在開始用這樂器，但高音還是出不來的話，我也不願
了。因為傳統樂器跟現代樂器，傳統樂團跟現代樂團始終有別，而傳統胡琴
有很多缺點是沒有辦法用人力去克服，我想環保胡琴改良後，無論協和度、
柔韌度，以至音量各方面都可解決，比其他樂器都要好。因此，我在此祝願
這個樂器能再進一步，且發揚得更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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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1994年，也參與過一次研究所40週年的研討會；我們一般對40週年

很看重，不惑之年嘛，那時候我們也辦了很多學術活動。在這樣一天的時間裡，

我真是覺得信息量太大，收穫太多。從之前的三個單元，各位主講，還有我們

的回應、先生們的發言來看，我感覺到中樂團確實這40年做的工作，遠遠超出

一個專業表演團體所承擔的歷史任務。

我們今天聽了前面三個主題，三個單元，香港中樂團在這40年，特別是近20年

來所做的事情，我想起一句話，也是我最近特別愛講的「選擇了就接受」。我剛

才知道鼓樂節其實已舉辦了15屆，我們的指揮大賽也是3屆了，還有跟演藝學院

合作辦了9屆指揮大師班，在台灣也是辦了好多指揮工作坊，這些活動都是因為

選擇了，就得堅持下去，就如那麼老阮講他的樂器改革也有十幾年吧？所以我

現在就從這方面來說，香港中樂團作為一個專業樂團，確實做了不少歷史性的

貢獻。

我想先談樂器改革，這也是我較為熟悉的課題。其實從中國有樂器以來都在改

革，不改革就不可能適應當時歷史和審美的社會需要，所以從來沒有停過。到

了20世紀，我想大概從現代的民族管弦樂開始起步時，樂改的計劃經已開始。

首先關注的問題是為甚麼要改革？我們原來的樂器不可能有那麼大，聲部也沒

有所謂的「組合」。所以大同樂會在1919年成立後，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我們傳統

的樂器，能改到可於合奏。劉天華先生也是在20世紀作樂器改革，但真正大規

模的活動是在1950年代以後。作為一個職業樂團，我覺得樂隊的演奏、作品、

指揮以至樂隊預演四方面非常重要，但我們回頭想一想，如果從50年代以來，

沒有每一類樂器的改革，也就沒有今天的樂隊了。亦即是說，早在40多年前，

我們已開始意識到民族樂器在聲部、音色方面，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阮老師開始樂改時，也是從這些方向逐步試行，但真正邁開大步是在兩位

總監的支持下，他自己開展了胡琴、環保胡琴的改革。期間所經歷的艱辛，不

勝其数。令我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那一次在文化中心小劇院的舞台上拉起幕

布，然後讓很多嘉賓及觀眾去聽環保胡琴和傳統胡琴的音質比较，然後投票。

結果大部分嘉賓及觀眾最後投的都是環保胡琴，那時是作為一項實驗，應該是

負責任及有依據的，也是獲得了眾人的支持，證明這是非常有效的活動。所以

我從這件事情來看，中樂團的社區服務也好，人才培養也好，還有我自己20年

來參加過多次樂團的學術會議、人才考試等，我幾乎都有同一個感慨，就是香

港中樂團在香港這特殊的環境裡所展現的一種專業精神。

所以阮老師開始樂改時，也是從這些方向逐步試行，但真正邁開大步是在兩位

總監的支持下，他自己開展了胡琴、環保胡琴的改革。期間所經歷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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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其数。令我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那一次在文化中心小劇院的舞台上拉起

幕布，然後讓很多嘉賓及觀眾去聽環保胡琴和傳統胡琴的音質比较，然後投票。

結果大部分嘉賓及觀眾最後投的都是環保胡琴，那時是作為一項實驗，應該是

負責任及有依據的，也是獲得了眾人的支持，證明這是非常有效的活動。所以

我從這件事情來看，中樂團的社區服務也好，人才培養也好，還有我自己20年

來參加過多次樂團的學術會議、人才考試等，我幾乎都有同一個感慨，就是香

港中樂團在香港這特殊的環境裡所展現的一種專業精神。

閻總監打電話給我，要我寫一篇關於樂團40週年的文章，於是我就試從樂團的

使命宣言講起。就三句話：第一是「奉獻卓越中樂」、第二是「專業精神」，第三

是「至高的音樂境界」。這三句話，我每次來樂團都會反覆讀反覆看，感覺這三

句話其實就是中樂團的靈魂、精神。這三句話一定是站在中樂團歷史的角度，

也站在我們中樂將近一百年的歷史，給世紀提出的使命宣言，就是一種精深的

讚頌、負責任的態度。我為了這三句話現在寫了三千字，一句話一千字。

第一句話是他們的目標，一定要「天下第一」，這個天下第一，說出來容易，做

起來很難。正如阮老師提到一定要跑到最前面，其實就在他提出這口號之前，

他已經朝這個方向做，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得最高。在整個中樂界，

我自己就說中國民族管弦樂專業團體這範圍內，我們把事情做到「最精、最高、

最好」。這樣一個目標，要甚麼支撐？就是需要「專業精神」。我自己對「專業精

神」的理解，其實就是在香港這地方，經歷一百多年形成的，每一個領域都有的

那種精緻和洗練，沒有這種「專業精神」，香港就不會有今天，所以第二點是支

持第一點。

第三點就是「至高的音樂境界」，它是把前面兩個宣言提升到一個精神層面，這

也是一種承諾。這個承諾讓我自己回想到二十多年來，我與香港中樂團各種各

樣的接觸和合作。如我參加了張重雪那次的首席考試，及後寫了一篇文章說一

個樂團，考一個首席要經那麼多的關卡，先是自選曲，然後指定曲，然後試奏，

最後還有訓練樂隊，這樣經歷了兩、三天。那時候我就覺得這既是一種「專業精

神」的需求，同樣也是一個「至高的音樂境界」的表現，所以我自己就感受到這個

境界就是無止境的。

剛才我們閻學敏老師說，如果講到鼓樂節，他自己就能說幾天幾夜，我相信這

話，因為所有香港中樂團做的事情，幾乎都是開拓性的，幾乎都是第一。所謂

「萬事堅守」，所以每一件事情有了開拓之後，又會回到那句話，你要堅守；你

如果做的是有意義的、是歷史性的、必須的，那你就要堅守下去。我相信我們

樂團這三個使命宣言，一定會把已經做好的事情繼續做，鼓樂節做到20、30、

40屆，指揮大師班也一直做下去，還有就是作曲比賽，那次中樂節匯演太成功

了。我就說香港中樂團做每一件事情，如在1997年的一次會議，2003年那一

次的中樂發展環境研討會，到去年的「中樂無疆界」論壇，每一次會議，樂團都

有充分的準備，就像這次的安排，我覺得如果在內地的話，肯定又是一些形式

上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我們這次既樸素又精緻。我想中樂團就是做事精緻，

才能帶來多方的精彩。

總的來說，我自己在內地確實接觸到很多的專業團體，看過他們演出，地方的，

中央的，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職業樂團，香港中樂團真是說不盡，道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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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回應一下委約費的問題，國內也沒有那麼高到能買一棟樓的地步，如

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全部都改行去學作曲了。但內地的委約費確實是較

高，地區方面也不是很平衡，有一些地區確有控抬物價的現象。這樣就使得

北京、上海、廣州的委約費水平也在上漲中。還有比作曲家更窮的就是我們

學音樂學的了，作曲家的稿費還比較高，我們則是按字計算。這幾年我們也

在談是否應該改行，實在不能作曲的那就想辦法寫劇本，可能也賺得要比寫

文章稍為高一點。

安排我來回應關於國際交流的環節，主因我們正在跟港中進行一個比較大的

合作。我們學校歷史較久，今年剛好是 90週年校慶，在這裡也有很多是我們

的校友及老前輩。上海音樂學院是全國最早建立民族音樂系的高校，從 1 9 5 6

年建系至今已經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跟香港中樂團在數據庫方面準備有一

個實質性的合作，這源於兩年前我們跟韓國和日本的合作經驗。世界上有一

個比較大的國際組織叫「國際音樂文獻資料大全」，這個國際組織主要是收集

世界各國的樂譜（主要收藏手稿）。從前年開始，他們逐漸拓展到珍貴出版物

和其他地區作曲家的手稿。近年我們也進行過一些交流，並把他們請到上海

來了。我們才發現歐洲的作曲家和音樂學家們，都不相信我們早在上世紀 20

年代就有音樂創作。後來我們把黃自先生的手稿給他們看，就是 1 9 1 9 年我們

已經有了第一首小提琴作品，到 20年代經已有管弦樂創作。

所以我們從幾年前就開始準備進行這個合作，但沒想到韓國人搶在我們前

面，他們把我們的作品上傳到這個數據庫裡，我們還在查為甚麼突然有中國

人的作品被上傳，而且字都寫錯。後來才弄清楚韓國派了兩個學生到上海音

樂學院圖書館和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把抽屜的卡片都拍下來，然後上傳到

數據庫裡。他們的野心是做整個東亞地區的創作手稿目錄，至於「國際音樂

文獻資料大全」的網頁上，以前「中國」這個部分被歸為「南韓」，你要找中國

創作得找南韓。這對我們刺激非常大，現在我們覺得完全可以由我們自己獨

立來進行合作。

但這也碰到瓶頸的問題，對於西洋作品還好，但對中樂作品的處理就碰到巨

大的問題。首先，「國際音樂文獻資料大全」的總部要求我們提供中國樂器的

收錄表。但他們要先給我一個標準的收錄表，西方都有這表，所以知道小提

琴應是怎麼記，或其他樂器是怎樣表述。但中國樂器究竟怎樣表述？還有他

們說你要告訴我這些作品的英文譯名，因為中文可以上傳，但是不能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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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數據庫的功能是甚麼？當然它最早是為學術研究所用。但近年我們發

現了一個問題，很多人開始到這個數據庫去尋找可以演奏的作品。因這個數

據庫上傳時要求把作品的演奏時間和編制全部列出，所以十幾年前開始已經

有人專門在上面去找合適的編制和長度的作品來演出。當然這個數據庫本身

不作任何版權交易，但它會展示作品所藏地方的聯繫人和單位。所以在去年

我們和中央音樂學院、香港中央圖書館還有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合作組成

了一個「國際音樂文獻資料大全」的華語區工作小組，並開始在這個華語地區

進行這方面的上傳工作。目前香港中央圖書館上傳了 20條數據，我們上傳了

大概 40條，今年我們準備把數據量翻一倍。我們整個上海音樂學院的手稿收

藏大概有將近 60 0 份，其中包括黃自先生、蕭友梅先生的全部手稿。中央音

樂學院也開始參與其中，這個可能對今後的國際推廣產生一定的作用。

進行到這裡時，他們反過來向我們提出了要求，我們要思考怎麼跟國際進行

對接。如曲名的翻譯問題，我們本來認為這不是問題，但西方認為是問題。

我們跟他們談過，說這是沒有意義的，因曲名翻譯出來還是跟中文有所差

異。但是他們說他不管，起碼大概可知道這個作品的意思。還有是樂器的問

題，他們要求一定要告知所有的樂器的對應表格，還有中國樂譜的寫法。對

於中樂樂譜的寫法，西方人都不太瞭解，這點我也同意。香港是一個非常好

的國際化平台，又有很好的英文基礎，這也是我們跟香港中央圖書館合作的

原因。還有這是一個包括音樂學、作曲、圖書館學等的跨學科合作，編目時

所用的就是現在世界上通用的馬克系統。所以必須把這些打通，外國人才能

接受你的東西。他們不是說一定要看懂你的東西，但起碼你要告訴他們，你

的東西怎麼跟他們的東西對接，這樣他們才會反過來使用你的樂譜。

我希望整個華語地區的樂團都能參與到這個計劃當中，把委約創作、早期的

出版和手稿這些資源互通後上傳，繼而組成一個非常大、同時是跟國際接軌

的數據庫。這樣一個數據庫是想方便西方人瞭解我們，也讓我們的作品以這

樣的方式傳出去。當然這就需要，尤其是我們的作曲家，還有音樂學家在這

方面的跨學科合作和努力，也需要一大筆經費的支撐。所以我想這可能是今

後我們要做的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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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韓斌老師。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是我們香港作曲家作詞家協會的音樂

版權協會，我是主席，我們约有四千個會員，當然百分之九十都是流行音樂

界的。我們有一個龐大、且用漢語拼音跟中文字的華語歌曲數據庫。因為我

們跟全世界大概 70個國家有協議，所以我們的流行歌手，像張學友、劉德華

他們在美國、歐洲巡演時，他們唱的中文流行歌，我們數據庫都有。而且不

一定是香港作曲，中國內地的如韓紅的也有，我們能替他們收到版稅。現在

香港這個音樂版權協會的華語歌數據庫於內地、台灣、印尼、泰國都在使

用。我們這個數據庫也有英語的，詳細情況和技術方面的我也不太清楚，但

我們這個數據庫應是最大的一個中文歌數據庫。

陳
永
華

上次陳永華老師到上海時曾經介紹過一次，所以我聽他提起過。大家一直都

很想把這方面做好，尤其是在大陸這邊。現在看如何將資源進行一個合理的

整合，這些我們還在接觸中，華語地區太複雜了。用中英字母還是用拼音字

母排，用繁體還是用簡體排等等。當然技術上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但現在就

有一個關於標準的問題。

韓
斌

歡迎你來我們處參觀，以後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陳
永
華

還有就是今年我們在上海音樂學院成立了一個高等研究院。非常榮幸，喬建

中老師也是我們的高級研究員，也是我們學術委員會的成員，閻惠昌老師也

是。今年還有一個舉措是我們成立了一個中國民族管弦樂研究中心，這個中

心的主任就是閻惠昌老師，也是我們的老校友。這個中心的成立，我們希望

做一些中樂的細膩研究。如閻老師已經提出的一系列的研討，中樂當中的一

些樂曲問題、樂器改革問題，都會作分門別類的討論。還有非常重要的是規

範化的問題，如藝術館的規範和管理。其實中國交響樂學會每年都會開會，

去討論樂團應怎麼去管理。但中樂團怎麼管理？成立了那麼多樂團應如何管

理？其實誰都不知道。國內的管理是一片混亂，譜務也是，然後沒有編務。

所有的藝術檔案不齊全，有時連場刊都找不到，不知道放哪去了。以至要辦

一個劇院 20週年的慶典活動，連開幕式時用的節目單都找不到，所以這個檔

案工作也是一個問題。

今後閻總，也是閻主任，也是我們的閻教授，也會在我們上海音樂學院恢復

掛牌招生。包括我們提議的指揮博士招生工作，一切都在持續推動中。我是

非常期待和港中有一個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們在 9月 1 0 日在上海簽了一個港

中和上海音樂學院的合作協議，今後我們可能會成立一個合作中心，專門來

運作這些合作項目。

韓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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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提一下的是和錢有關。一個樂團或一個家庭也好，那個大掌櫃，或

是錢怎去調動是非常重要。樂團公司化之前和公司化之後，資源的安排和方

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公司化之後大掌櫃控制資源調動就很不一樣，以前

你要找賽馬會拿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公司化之後就可以了。原因是公司

化之後有一個董事局，這董事局是由社會上不同的人組成，負責監控制整個

樂團的運作，其中就包括請了兩個總監。如何去撥款給他們，樂團團員的工

資 怎 樣 去 調 整，發 展 的 大 方 向 都 是 由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和 理 事 會 開 會 決 定。

20 0 3 年開始的樂器改革，是否要去做也是由董事局決定。現在在座有兩位

理事，一個是陳永華先生，另一位是已離任的陳錦標先生。我們現在說樂團

怎樣好時，不要忘記背後的錢怎麼用是由誰來監控，這一點必須要理解。

周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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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和 總 結 其 實 應 由 閻 總 監 來 說 。 後 面 這 兩 個 環 節 ， 有 關 委 約 創 作 我 是 有 點

個 人 的 經 歷 。 去 年 樂 團 舉 行「 周 秦 漢 唐   穿 越 香 港 」音 樂 會 時 ， 我 全 程 參 與

了 ， 就 是 最 後 沒 有 看 到 演 出 。 但 我 覺 得 從 這 一 項 委 約 創 作 來 說 就 能 看 到 中 樂

團 的 特 點 。 中 樂 團 在 籌 備 時 ， 做 了 學 術 或 歷 史 文 獻 的 準 備 ， 特 別 請 了 陝 西 省

一 位 很 有 分 量 的 教 授 ， 他 是 研 究 隋 唐 史 的 ， 但 對 周 、 秦 、 漢 三 個 時 代 都 非 常

熟 悉 。 那 次 伍 先 生 也 來 了 ， 還 有 我 們 樂 團 的 人 如 周 熙 杰 ， 聽 了 那 個 講 座 。 雖

然 只 是 這 麼 一 次 ， 但 我 就 感 覺 到 他 們 十 分 尊 重 學 術 ， 同 時 也 尊 重 作 曲 家 ， 這

是 樂 團 一 向 的 精 神 。 還 有 最 重 要 的 是 尊 重 音 樂 ， 尊 重 中 樂 ， 我 覺 得 這 是 貫 徹

在 從 總 監 到 每 一 位 演 奏 家 。 我 參 加 了 很 多 中 樂 團 的 排 練 ， 無 論 閻 總 監 也 好 ，

作 曲 家 也 好 ， 在 細 節 還 是 整 體 方 面 的 把 握 ， 都 很 努 力 ； 樂 團 排 練 時 ， 不 會 像

西 方 那 樣 ， 作 曲 家 寫 的 東 西 就 不 能 動 ， 中 樂 團 就 是 演 奏 家 、 作 曲 家 、 指 揮 家

共 同 合 作 的 平 台 。

還 有 是 中 樂 團 的 一 種 包 容 性 ， 我 這 次 在 寫 這 篇 短 文 的 時 候 ， 就 特 別 想 知 道 這

些 年 近 三 千 部 作 品 ， 究 竞 包 括 了 幾 代 作 曲 家 、 包 括 甚 麼 地 區 、 多 少 人 、 他 们

的 身 份 、 年 齡 等 。 如 果 我 們 做 一 個 數 據 的 統 計 ， 我 想 這 能 更 深 一 步 看 到 我 們

中 樂 團 的 博 大 胸 襟 。 閻 總 監 說 目 前 中 樂 團 沒 有 駐 團 作 曲 家 ， 但 全 世 界 的 作 曲

家 均 可 與 中 樂 團 合 作 。 我 覺 得 這 句 話 就 反 映 了 至 少 這 2 0 多 年 來 中 樂 團 這 種 包

容 性 和 廣 闊 的 胸 懷 。 有 了 這 個 前 提 ， 我 相 信 中 樂 團 在 未 來 還 可 能 不 斷 增 加 作

品 委 約 的 工 作 。

最 後 是 關 於 周 凡 夫 介 紹 我 們 國 際 拓 展 方 面 的 問 題 。 當 然 內 地 的 樂 團 也 在 做 國

際 交 流 ， 但 是 我 看 了 一 些 資 料 ， 港 中 是 踏 踏 實 實 地 ， 不 僅 是 去 了 幾 個 國 家 、

演 出 了 多 少 場 ， 而 是 每 一 次 演 出 都 有 所 獲 。 特 別 是 讓 歐 洲 的 聽 眾 更 全 面 的 了

解 我 們 的 中 樂 ， 把 中 樂 最 精 彩 的 部 分 獻 給 他 們 ， 這 方 面 中 樂 團 可 說 是 走 在 前

面 。 我 特 別 感 謝 我 的 老 同 學 于 慶 新 ， 提 出 的「 六 個 一 流 」。 現 在 國 內 在 辦「 雙

一 流 」， 中 樂 團 現 在 有「 六 個 一 流 」， 其 實 他 說 的 真 是 實 實 在 在 ， 一 點 都 不 誇

張 。 所 以 我 希 望 在 下 一 個 十 年 ， 港 中 在 自 己 經 已 獲 得 的 輝 煌 成 就 的 基 礎 上 ，

有 更 大 的 歷 史 性 的 推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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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為一個作曲家，肯定支持港中，也感謝港中。其實無論委約費多少，它

確實請了很多香港作曲家寫作品。不同年紀的作曲家，都能有機會跟中樂團

合作，有些畢業後，還不停請他編曲，包括伍卓賢和黃學揚。他們透過中樂

團得到了很多工作，也幫助了他們的生活。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作曲家，我

們非常感謝港中。當然我們也知道港中不單單請香港作曲家，其他海外、內

地、台灣、甚至歐美的作曲家都有機會為中樂團寫作品，這對整個生態環境

是非常好。所以在院校裡面也慢慢鼓勵學生，我們也開了中樂配器和指揮

課，這都是因為港中，不然現在我們就沒有這種中樂教育環境。

作為港中的理事，其實閻總和錢總都知道他們每一次拿財政的建議，我是第

一個支持。當然不是我一個人決定，因為香港政府的安排是所有拿政府錢的

理事會裡，一般來說不能有超過一半是行內人，所以裡面一定會有律師、會

計師及其他職種的人士來監察樂團有沒有亂花政府的錢。所以不是我們音樂

人如陳錦標和我說：「好好好，我們和這個樂團的感情很好，他說六千萬就

六千萬，七千萬就七千萬。」不行，我們還要說服這些不是行內人的其他理

事，這是十分重要。一般來說，因為他們的背景是法律和會計，他們看事情

比我們清楚。他們一看就知道這帳目為甚麼會這樣。所以我們只能在裡面幫

一點忙，但是最後能不能得到所有理事同意，我們也要花一點時間。怎樣令

理事會的人都支持樂團提出來的財政或海外演出提案，首要是我們有很高的

音樂水平。這水平要得到公眾的認受，公眾當然包括樂評人，他們在媒體寫

得我們很好，這些不太懂音樂的法律和會計人士看他們的文章，他們來聽了

就覺得也不錯。但每隔一兩年總會有理事問我港中是不是真的有非常高的水

平？因為他們真的不是來自音樂界，在香港聽了一兩場音樂會，也不一定知

道我們在中港台澳的中樂團當中確實有很高的水平。前幾年我有機會向時任

特首董建華先生介紹我們樂團，他說：「我們港中現在是不是在中港台澳的

最高水平？」但是不能就靠我一個人來告訴他，這不夠客觀，一定要由不同

的媒體都來寫，當然我們真的是高水平。

我們研發了環保胡琴，還訓練年青的演奏員和指揮家，到最後他們到外面聽

回來的都是說「這個樂團很好，還開發明了這個那個。」所以很多不懂音樂的

人都知道港中是非常好的，我們理事在裡面就是做這樣的工作，並在理事會

裡繼續支持港中所有提出的建議。

明天晚上十分重要，因我們新的特首親自來。這位新的特首林太，她十分重

視人文學科，它會支持港中。還有現在政府裡越來越多高官比以前更懂文

化，特別是中國文學。而且我們昨天聽特首的施政報告，她已經把中國歷史

放到中學的必修教材，這真是好事。因為現在我們學生的必修課中沒有中國

歷 史，現 在 她 把 它 放 回 去。中 國 歷 史 課 裡 有 很 多 故 事，都 是 跟 中 國 音 樂

有關，所以我覺得港中在未來肯定是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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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香港中樂團在這 4 0 年來，無論在樂團本身或推動大型中樂藝術

形式上，不斷發展及立下多個里程碑。香港中樂團除了卓越的藝術造詣外，

更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應。它的貢獻，不僅在創新和普及方面，而是有持續

影響的，可以說是香港精神的體現，是香港的文化名片！

陳達文博士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會長
1 9 7 7 年香港中樂團創辦倡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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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年 磨 藝 ， 華 樂 鑄 輝 煌 ！ 稍 一 回 眸 ， 便 迎 來 了 香 港 中 樂 團 踏 入 職 業 化 後 的

第 4 0 個 年 頭 。 回 首 1 9 7 7 年 1 0 月 1 4 日 ， 在 第 二 屆 亞 洲 藝 術 節 開 幕 中 ， 香 港 中

樂 團 由 創 團 總 監 吳 大 江 指 揮 作 了 首 次 職 業 性 演 出 ， 標 誌 著 樂 團 正 式 從 業 餘 形

式 發 展 至 職 業 化 的 規 模 。 往 後 數 十 年 光 景 ， 樂 團 孜 矻 耕 耘 ， 與 無 數 國 內 外 知

名 藝 術 家 和 藝 團 合 作 無 間 ， 為 中 樂 藝 術 的 卓 越 發 展 注 入 了 強 而 有 力 的 營 養 ；

同 時 ， 樂 團 在 藝 術 水 平 、 人 才 培 育 、 社 區 服 務 及 樂 器 改 革 方 面 也 取 得 了 長 足

的 進 步 與 提 升 ， 為 樂 迷 展 現 中 樂 藝 術 無 遠 弗 屆 的 魅 力 和 感 染 力 。

為 紀 念 職 業 化 的 香 港 中 樂 團 4 0 週 年 之 歷 史 性 時 刻 ， 這 兩 晚 的 音 樂 會 將 重 演 當

年 曲 目 ， 為 樂 迷 帶 來 眾 多 繞 樑 撩 耳 的 不 朽 經 典 。 和 大 家「 初 見 」的 開 場 曲 是 歡

快 熱 鬧 的 吹 打 樂《 喜 慶 》， 訴 說 著 樂 團 4 0 年 來 的 喜 悅 、 壯 志 與 想 望 。 接 下 來

的 唐 代 古 曲《 霓 裳 羽 衣 曲 》與 笛 子 與 樂 隊《 今 昔 》抒 情 典 雅 ， 惹 人 陶 醉 。《 廣 東

小 調 聯 奏 》， 懷 舊 而 親 切 ， 吳 大 江 的《 椰 林 舞 曲 》以 椰 殼 作 為 敲 擊 樂 器 ， 富 有

南 洋 風 味 。 大 型 揚 琴 協 奏 曲《 延 河 暢 想 曲 》與 河 北 音 樂《 花 梆 子 》曲 調 豐 富 ，

鄉 土 氣 息 濃 郁 。 印 尼 民 歌《 美 麗 的 梭 羅 河 》氣 勢 宏 大 ， 展 現 了 熱 帶 人 民 熱 愛 自

然 與 生 活 的 精 神 風 貌 ， 也 洋 溢 著 樂 團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 壓 軸 登 場 的 是 反 映 漁 民

戰 勝 風 浪 的《 東 海 漁 歌 》， 寄 寓 樂 團 在 追 求 音 樂 至 高 境 界 的 道 路 上 ， 勇 於

挑 戰 ， 迎 難 而 上 的 精 神 。

此 外 ， 樂 團 更 於 音 樂 會 前 一 天 舉 行 學 術 座 談 會 ， 匯 聚 來 自 各 地 的 學 者 和 嘉 賓

就 樂 團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暢 談 研 討 。 在 這 喜 慶 的 時 刻 ， 我 們 收 到 了 來 自 各 方 好 友

和 合 作 夥 伴 的 賀 辭 ， 特 此 衷 心 致 謝 ！ 樂 團 今 天 的 成 就 ， 有 賴 各 藝 術 家 和 合 作

夥 伴 、 行 政 部 與 節 目 部 仝 人 的 努 力 付 出 及 勇 於 創 新 ， 以 及 香 港 市 民 的 長 久 支

持 和 鼓 勵 。 未 來 的 每 一 天 ， 也 請 與 我 們 並 肩 同 行 ， 共 譜 新 章 ！

祝   各 位 有 一 個 愉 快 、 難 忘 的 晚 上 ！

閻惠昌
香 港 中 樂 團 藝 術 總 監 兼 終 身 指 揮

藝
術
總
監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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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香港中樂團40周年音樂會曲目

喜慶   葛禮道、尹開先曲
嗩吶領奏：馬瑋謙

霓裳羽衣曲（又名《月兒高》）  古曲  彭修文編曲
琵琶領奏：張瑩

笛子與樂隊

今昔   陸春齡曲
笛子：孫永志

廣東小調聯奏   張永壽編曲

椰林舞曲   吳大江曲

揚琴獨奏

延河暢想曲   吳豪業、于慶祝曲
第一樂章
第二樂章
第三樂章
揚琴：李孟學

板胡獨奏

花梆子   河北民間音樂  閻紹一編曲
板胡：魏冠華

美麗的梭羅河   印尼民歌  彭修文改編

東海漁歌   馬聖龍、顧冠仁曲  
第一樂章：黎明
第二樂章：出海
第三樂章：驚濤
第四樂章：凱旋

日期：

主禮嘉賓：

指揮：

13-14/10/2017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

閻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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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t Revisited - HKCO 40th Anniversary Concert

Festive Celebrations  Ge Lidao and Yin Kaixian

Lead Suona: Ma Wai Him

Song of the Rainbow Dress （also known as As the Moon Rises）  Ancient Tune  Arr. by Peng Xiuwen

Lead Pipa: Zhang Ying

Dizi and Orchestra

Yesteryear and Now  Lu Chunling  

Dizi: Sun Yongzhi

A Medley of Guangdong Folk Tunes   Arr. by Chang Wing-shou
 

Dance of the Coconut Forest  Ng Tai Kong

Yangqin Solo

Yan River Capriccio  Wu Haoye and Yu Qingzhu      

The �rst movement
The second movement
The third movement

Yangqin: Lee Meng-hsueh

Banhu Solo

Hua-Bang-Zi  Folk Music of Hebei  Arr. by Yan Shaoyi
Banhu: Ngai Kwun Wa

Bengawan Solo  Indonesian folk song  Arr. by Peng Xiuwen
  

Song of the Fishermen of the East Sea  Ma Shenglong and Gu Guanren

The �rst movement: Dawn
The second movement: Setting Sail
The third movement: The Rough Sea
The fourth movement: Triumph

Date：

O�ciating Guest:

Conductor:

13-14.10.2017 

The Hon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M GBS,The Chief Executive, HKSAR

Yan Hu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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